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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王鏊佚札輯考
程益丹
　 　 【摘　 要】明代王鏊佚作散見各種文集、筆記、書畫題跋、書
法尺牘、存世手稿中，今於點校本《王鏊集》“補遺”外，另輯得其佚
札十八封，匯成一編，略爲校注，各附考釋。所輯諸札，或有資於
王鏊行跡、交游之研究。
【關鍵詞】明代　 王鏊　 書札　 輯佚　 繫年
一、前言及説明
周道振先生輯《文徵明集》、《唐寅集》，補遺之多，幾可直追舊編。究其
創獲，在能廣徵文獻，且精擅書法，遍搜文、唐手稿，逐字釋出，終蔚爲大觀。
昔讀《文》、《唐》二集，深爲折服。
筆者近年研讀《震澤先生集》，披覽之餘，間取他書參證，凡本集所無
者，輒録之。後與近年新刊之點校本《王鏊集》略作比對。點校本所補遺者
計有：佚詩九首，佚文十四篇，佚札三十七封，共六十篇①。其中主要輯自
《（宣統）太原家譜》與《（民國）莫釐王氏家譜》二書，餘則從他人文集與族
譜等搜羅所得。
除上述較易搜集者外，王鏊佚作尚散見各種筆記、書畫題跋、書法尺
① （明）王鏊著，吴建華點校：《王鏊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３年版，第 ５２０—５４９頁。
牘、存世手稿等。筆者嘗仿道振先生之法，雖零縑斷墨，不嫌瑣碎，欲將所
得彙成一編，以備研究者取用之資。今擇取所輯佚札十八封，依人排次，略
爲校注，各附考釋，詳簡不一。凡原札字跡不可辨明或殘缺者，以□代之；
凡不確定者，據殘存部件或上下文理推論者，皆以方框括之，間出校語。書
札所見人名、稱謂、常用語，詳見首注，下例不復出注，個别者除外。
二、佚札輯録
【一】 　 《致王延喆札》（正德元年六月六日）
毛親家
〔一〕
及葉甥森
〔二〕
處，禮在不當受，以遠不可違，爲我多上覆，後續
有書謝也。京中凡百事，問來人
〔三〕
可知。須加倍謹慎，其餘各房亦皆同此
意。餘不及一一。示延吉
〔四〕。六月六日
〔五〕。計開要用衣服：大江
〔六〕
織金
麒麟紗一疋。①
【校注】
〔一〕　 毛親家：即毛珵，字貞甫，號礪菴，成化二十三年（１４８７）進士。
王鏊長子延喆娶毛珵四女，遂爲姻親。②
〔二〕　 葉甥森：王鏊妹之子，鏊之甥，名葉森，字君玉。其名、字皆由
王鏊所取，王鏊《森甥字説》：“予妹歸南濠葉元在氏，有子甫二歲，問名於
予。予爲名曰森。……及予乞告，復歸自翰林，森則頎然玉立，且將冠矣，
問字於予。予爲字曰君玉。”③
〔三〕　 來人：當謂王家奴僕。明代禁畜奴，故仕紳多稱其爲“家人”。
〔四〕　 延吉：即王延喆，字子貞，精擅貨殖，大增其家産業，後以恩蔭
拜中書舍人，官終大理寺右寺副。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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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黄君實編：《宋元明清書法叢刊》，東京：二玄社 １９９６ 年版，第五卷，王鏊《示兒子延吉柬》，第
６２—６３頁。釋文見同書《别卷》，第 １７頁。今藏香港近墨堂，題作《王鏊致延吉家書》，收入《明
人信扎册》，藏品編號：３００６．ａｌ。
文徵明：《明故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毛公行狀》，載於氏著，周道振輯校：《文徵明集》，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４年版，中册，卷二六，第 ６０５—６１２頁。
載於《王鏊集》，卷一四，第 ２３４頁。
陸粲：《尚寶公墓誌銘》，載於（清）王熙桂等修：《太原家譜》，成都：巴蜀書社 １９９５ 年版，據清
宣統三年（１９１１）鉛印本影印，第 １７册，卷二一，碑誌類上編，第 １９６頁。
〔五〕　 六月六日：下有花押，以代署名。明人多於花押上下各增一横
劃，上劃遠而下劃近，此其慣例，本札亦然。明代郎瑛《七修類稿·押字》：
“國朝押字之製雖未必名，而上下多用一畫，蓋取地平天成之意。”①
〔六〕　 江：原札字形如此，然當作“紅”字解。“大紅織金麒麟紗”乃名
貴布匹之一種，“大紅”乃布之底色，“織金”乃以金線刺繡之意，“麒麟”乃
金線所繡之底色紋樣，“紗”乃布料類種。②
【考釋】
本札嘗經書畫收藏家程琦遞藏，其題跋云：“此公書於正德元年六月六
日，官吏部左侍郎，未幾入内閣，進户部尚書。越三載，正德己巳，困於逆
瑾，不得志而去。”又：“衡山先生之傳文恪，謂公‘深自韜斂，以踰越爲戒’，
讀此家書而益信。”③如從程氏跋，繫本札於正德元年（１５０６）六月六日，與史
實並無扞格處，可備一説，今從之。案弘治十六年（１５０３）二月三日王鏊父
琬卒於家，三月王鏊即丁憂去任，歸家守制；至弘治十八年（１５０５）五月，孝
宗崩而武宗立，同年六月服闋。翌年即正德元年（１５０６）四月，應召還朝，即
由吏部右侍郎陞左侍郎，札中末尾囑咐帶大江（紅）織金麒麟紗一疋，或是
添製官服所需④。札中“毛親家及葉甥森處”一段，結合王鏊陞官事，推測當
時毛珵及葉森或曾贈送賀禮，因毛珵時在山東⑤，不便退還禮物，故云“遠不
可違”，並囑延喆（吉）代爲奉覆。王鏊凡居京師，多以長子延喆代行家主之
職，於其言行，多所責問訓誡⑥。兩地書信、日用品、書畫等物之往還，多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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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明）郎瑛撰：《七修類稿》，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 ２００１年版，卷二五，辯證類，第 ２６２頁。花押
之源流變化及明人花押之用例，可參薛龍春：《明人的花押》，載於氏著：《元明書法談叢》，濟
南：山東畫報出版社 ２０１７年版，第 １９８—２０５頁。
《天水冰山録》載録嚴嵩父子被抄家産清單，其中亦有“大紅織金麒麟補紗一十四匹”等名貴布
料。見該書，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８５年版，第 １４１頁。
程琦跋文另紙書寫，與《王鏊致延吉家書》一併結集爲《明人書札册》，今皆入藏香港近墨堂。
相類之事尚見王鏊致王延喆另一家書：“王德來，得汝書及所寄麒麟補子等物，悉收，亦見汝之孝
心。”見《王鏊集》，補遺，第 ５４４頁。案：王德當爲王家奴僕，由王延喆差遣至京，並攜帶書信、麒
麟補子予王鏊。據明制，一品武官用麒麟補子，然明中葉後，漸次泛濫，王鏊似亦不甚嚴格遵守。
《明武宗實録》“正德元年五月壬午（三日）”條：“陞山東布政司左參議毛珵爲浙江左參政致仕，
以珵自陳病不任事，援例請陞秩歸閒故也。”（卷一三，第 ３９０頁）案：本文所徵引《明實録》之版
本爲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黄彰健校勘，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１９６１ 年版。以下
再次徵引謹注出條目、卷數及頁碼。
王鏊《與尚寶公書》第十札云：“家中家法要嚴。汝今爲一家之主，行事爲一家所法，當先正己可
也。”載於《王鏊集》，補遺，第 ５４４頁。
家中奴僕奔走傳遞，且往往以口頭告問爲主，凡此種種日常細務，本札中皆
可見。又札中有“須加倍謹慎，其餘各房亦皆同此意”之語，此固程琦引文
徵明所謂“深自韜斂，以踰越爲戒”之表現，然亦與當時政局詭譎有關。武
宗初立，劉瑾、馬永成等八宦怙寵，瑾尤肆虐①，官員稍一不慎，即遭彈劾，輕
者棄官告退，重者罰戍問死②。王鏊親睹如斯情狀，念及延喆尚少不更事，
在蘇常有踰越之舉，懼其恃勢凌人，授人把柄，故屢有嚴辭警示③。
【二】 　 《致朱文札》（弘治九年三月至四月）
恭承令子射策大廷，蔚爲天下第一人。士誇稽古之榮，朝賀得人之慶，
奇乎盛哉。夷亭之潮，穹窿之石
〔一〕，其皆鍾美於是乎？然此豈鄕邦之光？
麒麟鳳凰，天下之瑞。自喜衰年獲覩盛事，泥金
〔二〕
一到，八閩之艸木，三吴
之山川
〔三〕，爲之增輝，況烏府
〔四〕
之中耶？此天下之所共榮，而僕之喜尤深，
亦惟於乃翁有一日之舊耳。④
【校注】
〔一〕　 “夷亭之潮”二句：典出南宋范成大《吴郡志》：“吴郡自隋唐設
進士科以來，未嘗有魁天下者。比年，父老相傳二讖：一曰：‘穹窿石移，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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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明史·劉瑾傳》：“劉瑾，興平人。本談氏子，依中官劉姓者以進，冒其姓。孝宗時，坐法當死，
得免。已，得侍武宗東宫。武宗即位，掌鐘鼓司，與馬永成、高鳳、羅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張永
並以舊恩得幸，人號‘八虎’，而瑾尤狡狠。”載於（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８７年版，卷三〇四，列傳第一百九十二，宦官一，第 ７７８６頁。
例如李東陽負責總纂《通鑑纂要》，劉瑾即以謄寫墨跡濃淡不一及有訛誤百餘處，一併貶黜相關
官員二十餘人，文長不復具引，事詳見《明武宗實録》，卷二八，“正德二年七月癸卯（二日）”條，
第 ７１３—７１４頁。
例如王鏊於正德元年十月入閣後，有書致延喆云：“我今蒙恩，召入内閣，此天下之極榮，儒者之
所難遇也。然我處此，日常憂心悚悚，未嘗少寧。……恐家中不知，因此生事，以爲我憂。……
劉公（案：劉大夏）之退，亦因家中生事，大開河港，聞於京師也。千萬慎之慎之！”後又屢去信嚴
斥：“吾前在家，分付爾小心。及至此，千言萬語，誨誡諄諄。近又説行事，在吴下去，教爾閉門歛
跡。……如何又在家妄作開河改路，置妓在家，每日畫船簫鼓？爾這等所爲，果是要求死也。今
御史、主事，尚且枷號，吾恐汝所爲，必不免。”又：“前日有人貼無名帖子，説我縱事殺人，不知汝
殺何人？有此謗傳至京師，此豈好消息耶？”載於《王鏊集》，補遺，第 ５４１—５４２頁、第 ５４３頁。
（清）金吴瀾、李福沂修，汪堃、朱成熙纂：《（光緒）崑新兩縣續修合志》（二），南京：江蘇古籍
出版社 １９９１年版，據清光緒六年（１８８０）刊本影印，卷五二，雜紀，第三十七頁上至三十七頁下
（總第 ３０２頁）。
元來歸。’一曰：‘潮過夷亭出狀元。’”①
〔二〕　 泥金：典出唐代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泥金帖子”條：“新進
士，才及第，以泥金書帖子附家書中，用報登科之喜，至文宗朝，遂寖削此儀
也。”②謂祝賀登第之帖。
〔三〕　 八閩、三吴：時朱文巡撫福建，家在江蘇崑山，故云。
〔四〕　 烏府：典出《漢書·朱博傳》：“是時御史府吏舍百餘區井水皆
竭；又其府中列柏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晨去暮來，號曰‘朝夕烏’，烏
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後二歲餘，朱博爲大司空，奏言……哀帝從之，
乃更拜博爲御史大夫。”③此處代指都察院，蓋朱文時任御史。
【考釋】
本札前有“朱蘧菴案閩日，子希周中狀元，少傅王文恪公賀啟云”④數
語，讀之知乃賀函。朱蘧菴即朱文，一名文雲，字天昭，蘧菴其號也⑤，其時
正巡按福建⑥，札中“八閩”、“烏府”等語蓋指此。王鏊與朱文年少擅名，相
交甚深⑦，朱文於成化二十年（１４８４）中進士後連遭二親之喪，歸蘇丁憂，至
弘治二年（１４８９）還京任職，嘗借寓於王鏊京師宅，後毗鄰而居⑧，且朱文次
子朱希召娶王鏊次女，兩家結爲姻親⑨。弘治二年（１４８９），朱文長子希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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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宋）范成大撰，陸振岳點校：《吴郡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卷四四，奇事，第
６０１頁。
（唐）王仁裕纂：《開元天寶遺事》，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８５年版，卷下，天寶下，第 １７頁。
（漢）班固撰，（唐）顔師古注：《漢書》，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６２ 年版，卷三八，薛宣朱博傳第五十
三，第 ３４０５頁。
《（光緒）崑新兩縣續修合志》（二），卷五二，雜紀，第三十七頁上（總第 ３０２頁）。
張袞《資政大夫南京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謚恭靖朱公希周墓誌銘》：“自崑山復入郡中爲吴縣
人，則雲南按察副使蘧菴公諱文始也。”載於（明）焦竑編：《獻徵録》，上海：上海書店 １９８７ 年
版，據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初刻本影印，第 １册，卷二七，南吏部，第 １１５４頁。
王鏊《中憲大夫雲南按察副使致仕朱公墓誌銘》云：“弘治庚戌，按雲南道監察御史。……巡按
福建，風裁整肅，衆謂得御史體。”載於《王鏊集》，卷二九，第 ４０５頁。《明孝宗實録》“弘治十年十
月甲戌（六日）”條：“福建巡按監察御史朱文奉例考察，請黜老疾等官福寧州吏目何顯等八員。吏
部覆奏，且請歷任，未及二年，漳州府推官馮賢仍留辦事。從之。”（卷一三〇，第 ２２９８頁）
《皇甫成之墓誌銘》：“鄱陽丘公之知吾蘇也，嘗妙選吴下文士，得四人，與其弟霖游。四人者，長
洲皇甫成之、崑山朱天昭、吴門徐廷芸、洞庭王鏊濟之也。”載於《王鏊集》，卷二九，第 ４１３頁。
《王鏊集》，卷二，《朱天昭始第進士，主余家。至明年，移居西鄰》，第 ３６頁。
邵寶《大明故光禄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户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致仕贈太傅謚文恪王公墓誌
銘》：“女五：長歸侍讀子容名縉，次歸貴州都司都事朱希召。”載於氏著：《容春堂集》，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１年版，據《四庫全書》本影印，續集，卷一六，第七頁上（總第 ６７４頁）。
第，時王鏊嘗有詩慰之，勉勵之意，溢然可見①。後朱希周得弘治九年
（１４９６）丙辰科一甲一名進士，名列狀元②，王鏊及謝遷任主考官，爲其座
師③。札中“惟於乃翁有一日之舊耳”之語，考王鏊撰於同時之《丙辰進士
同年會序》，其文句亦頗相類：“予於諸君有一日之舊，故以是告。”④案“一
日之舊”云云，大抵意謂一面之緣，份屬舊識，蓋座師、門生，多爲名義上之
關係，王鏊文章、書札中時見⑤；而本札既係致朱文，則“乃翁”當指其父朱
夏，其時隱居教授，王鏊、朱文既屬深交，或曾與朱夏識面，然不相熟，遂亦
用此語⑥。綜上所述，弘治九年（１４９６）三月十五日廷試，四月新晉進士開同
年會，王鏊受邀出席並撰序，本札亦當撰於其間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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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天昭子希周失解》：“前修未遠力須追，中道無緣忽自疑。名似甘羅殊未蚤，器如馬援不妨遲。
卑高在手誰能定，冷暖於人只自知。莫怪羲之羨懷祖，瑶環重映碧梧枝。”載於《王鏊集》，卷二，
第 ３６頁。繫年參考劉俊偉：《王鏊年譜》，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版，“弘治二年己酉”
條，第 ４３頁。
《明史·朱希周傳》：“朱希周，字懋忠，崑山人，徙吴縣。高祖吉，户科給事中。父文雲，按察副
使。希周舉弘治九年進士。孝宗喜其姓名，擢爲第一。授修撰，進侍講，充經筵講官。”（卷一九
一，列傳第七十九，第 ５０６３頁）又王鏊《丙辰進士同年會序》：“弘治丙辰，進士三百人。首陳瀾，
殿唐欽南，省有司所上之次也。首朱希周，殿童品，臚傳恩榮之次也。”載於《王鏊集》，卷一一，
第 １９７頁。
《明孝宗實録》“弘治九年二月乙卯（七日）”條：“命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士謝遷、翰林院
侍讀學士王鏊爲會試考試官。”（卷一〇九，第 １９９３頁）
《王鏊集》，卷一一，《丙辰進士同年會序》，第 １９８頁。
如王鏊《贈王升之序》：“予於升之有一日之長，故以是贈。”（載於《王鏊集》，卷一一，第 １９９ 頁）
又如本文所輯録王鏊《致姜昂札》（第十札），即有“煇於僕有一日之舊焉”之語。
王鏊《中憲大夫雲南按察副使致仕朱公墓誌銘》：“祖永安，考夏，皆隱居教授。”載於《王鏊集》，
卷二九，第 ４０５頁。又李東陽《明故中憲大夫雲南按察司副使致仕朱君墓碑銘》：“考諱夏，居鄉
授徒。”載於氏著，周寅賓、錢振民校點：《李東陽集》，長沙：岳麓書社 ２００８ 年版，第 ４ 册，續集，
卷七，第 ２１５頁。本文所徵引李東陽詩文皆採自此集，以下省略書名。
或曰，此札疑僞。案本札輯自《（光緒）崑新兩縣續合志》，其中多紀朱氏家族事跡，而朱文、朱希
周爲朱氏一族之名人，故所載亦詳，如同書尚見另一條朱希周及第故事：“朱蘧菴按閩日，薄暮微
雨，汀漳道副使詣門傳鼓。蘧菴疑有軍情急務，詢知爲子希周狀元捷音，取其帖，門竟不啟。詰
朝，三司相賀，則曰：‘吾聞會元，天下之才；狀元，天下之福。吾兒無天下之才，安能享天下之
福？’人服其有體。”（卷五二，雜紀，第十四頁上，總第 ２９１ 頁）此條注云出自“陶甄《茅簷叢
話》”，王頌文編《崑山圖書館先哲遺書目録》載録此書，並有提要：“陶甄字康永，又號甓齋，琰之
子也，崇禎時諸生。乙酉，父殉國難，遂不入城市，賦詩鳴琴以見志。卒年七十有三。讀《茅檐叢
話》，甓齋之氣節行誼可概見矣。潘確潛跋書尾云：‘原本一百五十五條，訪吴止狷先生於碧桃
山館，出示此卷，攜歸傳寫，略爲一卷。’今本館所鈔，即潘氏所録，衹四十六則。吴氏藏本，兵火
之餘，想已散失，不能復窺全豹，惜哉。”（載於《明清以來公藏書目彙刊》第 ４０ 册，北京：北京國
家圖書館出版社 ２００８ 年版，據民國二十二年（１９３３）崑山公共圖書館鉛印本影印， （轉下頁）
【三】 　 《致朱文札》①
前日成齋
〔一〕
請陪二公
〔二〕。昨日因欲携上作同請矣。彼卓
〔三〕
數已定，
故不得奉報也。聞此接保本郡劉别駕
〔四〕
作郡
〔五〕，此亦或所欲乎？鏊頓首。
籧庵先生執事
〔六〕。①
【校注】
〔一〕　 成齋：即陳璚，字玉汝，成齋其自號也②，成化十四年（１４７８）
進士。
〔二〕　 二公：未詳何人，不可具考。
〔三〕　 卓：同“桌”。
〔四〕　 本郡劉别駕：未可考定，推論詳見【考釋】。本郡，指蘇州；别
駕，即通判之尊稱。
〔五〕　 作郡：謂作一地之郡守，此處當指任蘇州知府。
〔六〕　 執事：唐代趙璘《因話録·徵部》：“與宰相大僚書，往往呼執
事，言閣下之執事人耳。”又：“韓文公《與使主張僕射書》，呼執事，即其例
也。其記室本繫王侯賓佐之稱，他人亦非所宜。執事則指斥其左右之人，
尊卑皆可通稱。”③初乃宰輔僚屬之稱，後不甚嚴格，泛稱執掌其事而有功名
官身者，以示尊敬，明人尺牘多有之。王鏊常用此語，本文所收數札即
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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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頁）第 ６５５—６５６頁。）吴止狷即吴映奎，嘗爲顧炎武編纂年譜；潘確潛即潘道根，精熟崑山地方
文獻、掌故。陶氏書應一直以鈔本形式存世，而崑山公共圖書館所藏乃潘道根節鈔本，未得寓
目，然從所引提要可知，確有其書。《續志》之記載，當皆有所本，唯徵引者多爲鄉邦文獻，且間
乏注明而已，非虚造也。上引朱文應答三司相賀之辭，或爲流傳於崑山父老之説，其真僞難考，
自可不論。然陶氏書所載本札，設曰乃從手稿真跡迻録，復補數語於前，遂成一條筆記，當可成
立，蓋是書成於明末清初，其時明人手稿存世者，必遠較今日爲多矣，後被採入《續志》中，即今
日所見面目。
揚州博物館編：《江左風流———十四至二十世紀的江南繪畫》，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 ２０１３ 年
版，第 ５７頁。釋文據同書第 ５６頁。原題作《前日帖》。
李東陽《成齋記》：“刑科都給事中長洲陳君名璚，字玉汝，自號曰成齋，蓋自諸生時已然。及官
京師，所寓輒揭名於齋。”又：“予顧而問曰：‘何義也？’玉汝曰：‘此某之字，西銘之説也。’”載於
《李東陽集》，第 ２册，文稿，卷一〇，記，第 ５１０頁。案：此文接下發揮“成”字之義，今不復贅引。
陳璚自云其字及號，取自北宋張載《西銘》：“貧賤憂戚，庸玉女（汝）於成也。”文見氏著，章錫琛
點校：《張載集》，北京：中華書局 ２００６年版，正蒙，乾稱篇第十七，第 ６３頁。
（唐）趙璘撰：《因話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５７年版，卷 ５，第 １０７頁。
【考釋】
本札篇幅簡短，年份及收信者皆不可考定。今據零散之線索，試推論
之。札中提及“本郡劉别駕作郡”云云，事涉一劉姓通判陞任蘇州知府，蘇
州仕紳爲之接風洗塵。今考《蘇州府志》，成化至嘉靖間，劉姓蘇州知府僅
二人：一爲劉瑀，螽縣人，成化十一年（１４７５）以監察御史任，十九年（１４８３）
陞江西布政司右參政；一爲劉悦，江陵人，正德七年（１５１２）以刑部郎中任，
後罷去①。陳璚（成齋）卒於正德元年（１５０６），與劉悦任期相扞格，則“劉别
駕”似指劉瑀近是。取此説，則本札當撰於成化十一年（１４７５）。劉瑀任期
甚長，吴寬、文徵明等人文集中有述及其人其事處②。然劉瑀未嘗任通判，
則“别駕”二字又無處著落矣，且札中稱朱文爲“執事”，然彼於成化二十年
（１４８４）始舉進士，是又一扞格處。今暫存此説，以俟新證。
【四】 　 《致朱文札》
欲加少禮
〔一〕
於毛氏
〔二〕，以月老
〔三〕
尊重，不敢屢勞，然亦不敢不告。惟
亮之。鏊再拜。蘧菴侍御
〔四〕
大人執事。③
【校注】
〔一〕　 少禮：“少”或通“小”。小禮，薄禮之謂，謙辭也。如此解似較
切合。
〔二〕　 毛氏：謂毛珵家，或謂王延喆所娶毛珵四女，皆通。
〔三〕　 月老：月下老人之簡稱，典出唐人小説《續玄怪録·定婚店》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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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馮桂芬等纂：《（同治）蘇州府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版，據清光緖九年
（１８８３）刊本影印，第 ２ 册，卷五二，職官一，歷代郡守，第三十六頁下、第三十七頁上（總第
４９７頁）。
例如吴寬《蘇州府重建文廟記》載劉瑀接任知府時，繼前任知府續建文廟之事，文長不贅引，詳
參《家藏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１年版，據《四庫全書》本影印，卷三三，第十八頁下至第
二十一頁上（總第 ２７５—２７６頁）。文徵明所撰《明故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毛公行狀》記
述劉瑀與毛珵失和之緣起内情：“都御史劉瑀先守蘇，嘗不禮於公。至是總儲南京，外與公修好，
而中常慊公。會公他有論劾，或告劉：科中有言矣，劉怒，上疏自陳，即得旨致仕。而公實未嘗
言也。及去，公顧惜之曰：‘劉於此無大過，吾可以私害之耶？’其直道秉公多此類。”載於《文徵
明集》，卷二六，第 ６０７頁。
（清）潘承厚：《明清藏書家尺牘》，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藏民國三十年（１９４１）珂羅版影印本，第
１册，“王文恪公鏊”條，第六頁下。
文長不復贅引，詳參（唐）李復言編，程毅中點校：《續玄怪録》，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８２ 年版，卷
四，第 １７９—１８１頁。
月老手執婚牘、赤繩，主人間婚姻，後世用以代指媒人。朱文或居中撮合婚
事，故稱。
〔四〕　 侍御：監察御史之尊稱。
【考釋】
本札具體年份不可具考，然札中稱朱文爲“侍御”，則當撰於其任監察
御史時，即弘治三年（１４９０）後①。揣摩札中語，王延喆娶毛珵四女②，朱文
極可能居中促成婚事，故王鏊稱其爲“月老”③。王、毛二家聯姻，或預行聘
禮，定割襟之親，或將行納采、納幣之禮，有饋贈於毛氏，然不欲勞煩朱文，
故特函告知，以示尊重。王、毛、朱三家皆蘇州本土士族，門户大抵相當，同
朝爲官，皆爲京師文字會之成員，既相互聯姻，則其紐帶更形緊密④。
【五】 　 《致吴寬札》（成化二十年四月）
喜玉延亭
〔一〕
新成，敬用小詩落之。鏊再拜上玉延主人
〔二〕
執事。
海月
〔三〕
西來合有亭，亭中讀易豈
〔四〕
康成
〔五〕？一時地勢皆增勝，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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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孝宗實録》“弘治三年二月乙酉（三日）”條：“實授都察院理刑知縣等官……朱文……俱爲
監察御史……〔朱〕文雲南道。”（卷三五，第 ７５３頁）王鏊《中憲大夫雲南按察副使致仕朱公墓誌
銘》云：“弘治庚戌，按雲南道監察御史。”（《王鏊集》，卷二九，第 ４０５頁）
文徵明《明故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毛公行狀》：“女五人：……次（案：四女）適大理寺副
王延喆，太傅王文恪公長子。”（載於《文徵明集》，中册，卷二六，行狀，第 ６１１ 頁。）毛氏生平可參
文徵明所撰《尚寶公元配毛太宜人墓誌銘》，載於《太原家譜》，卷二一，碑誌類上編，第 １９８—１９９
頁。一説娶毛珵次女，見《太原家譜》卷六“宗譜”：“延喆，行七，字子貞，娶閶門外毛黄門次女。”
（第三十八頁下）案：不確，王延喆所娶當爲毛珵四女，見前引文徵明《毛公行狀》，及祝允明《封
孺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毛公妻韓氏夫人行狀》：“女四人……長適……次適……次適……次適
中書舍人王延喆，太傅文恪公長子也。”載於氏著，薛維源點校：《祝允明集》，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 ２０１６年版，下册，《枝山文集》，卷二，行狀，第 ５４１頁。
上海博物館所藏一封王鏊致毛珵札亦有見“月老”一詞：“蒙説匏處姻事，慾行禮，月老之言不敢
違也。”據此札，毛珵代王鏊向吴寬（匏〔翁〕處）説親，適如本札朱文所爲，然尚未作完整考釋，故
本文不收入。
王鏊次女嫁朱文次子希召，王鏊次子延素娶陳璚次女。王鏊又曾欲與陸完、吴寬聯姻，雖未成
事，然可見其所擇聯姻對象，多爲蘇州出身之官僚家族，遂形成一緊密而窄小之關係網。王氏乃
商人家族，王鏊父琬始入仕任光化知縣，至王鏊居宰輔之位，乃莫釐王氏（案：一稱“洞庭王氏”）
一脈從政之巔峰；毛氏自宋以來有出仕者，久居蘇州閶門，然譜牒不存，其源流不可追溯，其家族
似非極顯赫，詳參文徵明《毛公行狀》（第 ６０５頁）；朱氏自宋以來屢遷家，歷徙常熟、蘇州、崑山，
朱文高祖朱澤民乃元代名士，然其祖、父輩皆隱居不仕，可知實與王、毛二家相若，詳參李東陽
《中憲大夫雲南按察司副使朱君文墓碑》，載於《獻徵録》，第 ４ 册，卷一〇二，雲南，第 ４５７７—
４５７８頁。
風光已隔生。書帶草
〔六〕
青新雨歇，臨池水黑
〔七〕
斷虹明。玉延爲客翁爲主，
應笑靈均嗅落英
〔八〕。①
【校注】
〔一〕　 玉延亭：崇文門東吴寬宅第之一部分，初建時在亦樂園内②。
玉延，今人多呼作“山藥”、“淮山”，赤莖、細蔓、花白，根塊可入饌，炮製曬乾
後可入藥，人以爲服之可延年益壽③。時吴寬築亭園内，環植玉延，遂以
名亭④。
〔二〕　 玉延主人：指吴寬，蓋其時玉延亭新落成，故稱。時人多敬稱
其爲“匏菴”、“匏翁”，較僻之號有“鹿場先生”。
〔三〕　 海月：謂海月菴。明代毛澄《重建玉延亭記》：“匏庵先生官邸
有小園，在廳事東偏，故有亭曰玉延。”又：“園别有菴曰海月，起居足適。玉
延蓋所以縱目醒心之地，爲菴之輔焉者。”⑤綜而觀之，可知玉延亭比鄰海月
菴，當在其西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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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輯自《玉延亭圖卷》，據中貿聖佳國際拍賣有限公司 ２０１７ 年春季藝術品拍賣會圖録釋出。該圖
卷經明清文人遞藏，清乾隆間歸彭冠，翁方綱嘗借觀之，時朱筠奉詔增補朱彝尊所撰《日下舊聞
考》，取圖卷詩作補入書中，事載《玉延亭圖卷》翁氏跋尾。圖卷共有詩十一首，《日下舊聞考》選
録六首，王鏊此詩亦在焉。另可參（清）翁方綱撰：《復初齋集外文》，載於《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３８２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版，卷一，《玉延秋館詩畫卷序》，第十八頁下至第十九頁
下（總第 ３６６—３６７頁）。又（清）于敏中等編纂：《日下舊聞考》，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３年
版，第 ３册，卷四五，城市，内城東城一，第 ７０５頁。
趙寬《玉延亭賦並序》：“春坊吴老先生所居崇文街第，有園一區名‘亦樂’，中有亭曰‘玉延’。”
載於《半江趙先生文集》，收入沈乃文主編：《明别集叢刊·第一輯》第 ７１ 册，合肥：黄山書社
２０１３年版，據清康熙六十年（１７２１）刻本影印，卷一，第 ２３３ 頁。又王鏊《送廣東參政徐君序》：
“少詹（案：即吴寬）有園曰一鶴，亭曰玉延，菴曰海月。”載於《王鏊集》，卷一〇，第 １８９ 頁。又
周篔《析津日記》云：“吴匏庵園居有海月庵、玉延亭、春草池、醉眠橋、冷澹泉、養鶴闌。”轉引自
（清）于敏中等編纂：《日下舊聞考》，第 ３册，卷四五，城市，内城東城一，第 ７０４頁。
（魏）吴普等述，（清）孫星衍、孫馮翼輯：《神農本草經》，上海：商務印書館 １９３７ 年版，卷一，
“署隧”條，第 １８—１９頁。《玉延亭圖卷》所載趙寬題詩即云：“繞砌栽培供服餌，侵晨灌溉汲空
明。亭前自有延年物，何必仙家紫玉英？”案：“服餌”即服食藥物以代谷食，所服之“延年物”即
玉延也。此詩收入《半江趙先生文集》時題作《玉延亭次韻》，“亭前自有延年物”改作“主人自
有延齡術”（卷五，第 ２７１頁）。
趙寬《玉延亭賦並序》：“玉延，今山藥也。寬辱從游門下，屢登斯亭，見所謂玉延之美。”又：“粤
斯亭其何有？四環植兮芬薌，有藥物兮一種，獨策名而擅場，蓋化工之佳蒔，拔衆卉之尋常，資喬
佺之服餌，經炎農之口嘗。”載於《半江趙先生文集》，卷一，第 ２３３頁。
（明）毛澄撰：《三江遺稿》，收入沈乃文主編：《明别集叢刊·第一輯》第 ７４册，合肥：黄山書社
２０１３年版，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藏鈔本影印，卷下，第 ３０４頁。
〔四〕　 豈：《日下舊聞考》作“定”，迻録之誤也①。
〔五〕　 康成：即鄭玄，康成其字也，北海高密人，東漢大儒，遍注群經，
嘗注《周易》九卷②。
〔六〕　 書帶草：草名，長而韌，語本晉代司馬彪《後漢書志》南朝梁劉
昭注引《三齊記》：“鄭玄教授不（期）〔其〕山，山下生草大如 : ，葉長一尺
餘，堅刃異常，土人名曰康成書帶。”③
〔七〕　 臨池水黑：語見《後漢書·張奂傳》、《晉書》之《衛恒傳》、《王
羲之傳》等④。東漢張芝臨池學書，以洗筆硯，池水盡黑；東晉王羲之嘗師法
之。後世多用此典，指勤於練習而精擅書法者。吴寬乃明中葉著名書家，
習蘇體而自成一格⑤。
〔八〕　 “應笑靈均”句：屈原，字靈均，所作《離騷》有句云：“朝飲木蘭
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⑥庭園多植花卉，然吴寬别出心裁，植山藥於
亭畔，王鏊遂出此戲語。
【考釋】
《玉延亭圖卷》收録毛澄所撰《重建玉延亭記》手稿，提及亭初建於成化
甲辰（二十年，１４８４）四月⑦，王鏊詩當撰於其時，未收入《震澤先生集》，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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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下舊聞考》，第 ３册，卷四五，第 ７０５頁。
鄭玄事跡詳參（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６５ 年版，卷三
五，張曹鄭列傳第二十五，第 １２０７—１２１３頁。
（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卷一一二，志第二十二，郡國四，第 ３４７５頁。
《後漢書·張奂傳》：“長子芝，字伯英，最知名。”注引王愔《文志》：“〔張芝〕尤好草書，學崔、杜
之法，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臨池學書，水爲之黑。”（卷六五，第 ２１４４ 頁）《晉書》二見，一爲
《衛瓘傳》附子衛恒傳：“弘農張伯英者，因而轉精甚巧。凡家之衣帛，必書而後練之。臨池學
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爲楷則，號怱怱不暇草書。寸紙不見遺，至今世尤寶其書，韋仲將謂之草
聖。”（卷三六，第 １０６５ 頁）一爲《王羲之傳》：“〔王羲之〕曾與人書云：‘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
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後之也。’”（卷八〇，第 ２１００頁）
王鏊《資善大夫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贈太子太保謚文定吴公神道碑》：“〔吴寬〕作書，姿潤中
時出奇倔，雖規模於蘇，而多所自得。”載於《王鏊集》，卷二二，第 ３１１頁。
（宋）洪興祖撰，白化文等點校：《楚辭補注》，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８３年版，第 １２頁。
其文云：“匏菴先生官邸有小園，在廳事東偏，故有亭曰玉延，成化甲辰孟夏始作之。”孟夏即農
曆四月。毛澄《三江遺稿》抄本所録同篇内容大致相同，但當爲初稿（參該書，卷下，第 ３０４—３０５
頁）。蓋《圖卷》以正楷謄録全文，與《遺稿》所録比對，知《圖卷》改字眼若干，如玉延亭初建年
份，《遺稿》作“辛丑”，《圖卷》原亦作“辛丑”，但劃去後於右旁改作“甲辰”，即成化二十年
（１４８４），結合下文“弘治癸丑筮仕京師，獲登先生門，一日往請益，先生命登亭啜茗……迨明日，
亭忽仆蓋，終始十年”一段，知玉延亭後仆於“癸丑”，即弘治六年（１４９３），上溯十年， （轉下頁）
據補。全詩寫玉延亭位置、景色，並用鄭玄、張芝二典，稱頌吴寬學問、書
法，乃典型之賀詩。吴寬《家藏集》未見奉和王鏊詩之作，然有《玉延亭成次
韻玉汝》、《又次韻李賓之》等詩①。今考《玉延亭圖卷》所録諸人和作及題
款，可稍知唱和之經過：陳璚、周庚於是年四月廿一日到賀，陳璚首倡，周庚
同日和作；趙寬於四月廿四日到賀，次陳璚韻一首②。其餘和詩落款多無日
期，然據題款可略知梗概，其中有未親身到賀，因陳璚嘗寄呈己作而奉和
者，如李傑、李東陽等即是③，餘則當應吴寬之邀而作。朱之赤《朱卧菴藏書
畫目》載録“玉延亭詩卷”條，小注云：“李文正公西涯篆額，趙半江寬賦，毛
憲清澄記，王文恪公守溪首倡，陳玉汝璚、周原己庚次韻，又趙半江寬。又
李文正西涯、李石城傑、江文瀾瀾、陸文量容，施膚菴文顯、胡湯溪超、朱憲
副文。”④朱氏乃明末清初人，《圖卷》歸其手時，卷首沈周所繪圖已爲人割
去，故稱“詩卷”，今所見圖乃清人張純修所補⑤。如據朱氏所紀各詩次序，
則王鏊乃首倡者。自玉延亭落成，即爲吴寬招飲燕集之所，今各家文集中
尚存倡和、聯句之作甚多⑥。
【六】 　 《致吴寬札》（弘治十一年夏）
蒙賜高文
〔一〕，卻還薄幣
〔二〕，方深愧悚，今復加以厚儀
〔三〕，其何能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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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頁）適爲成化二十年（１４８４），可證“甲辰”之説不誤，今當以《圖卷》所録爲定稿。
《家藏集》，卷一二，第三頁上（總第 ８７頁）。
《玉延亭圖卷》陳璚詩題款：“四月廿又一日，玉延亭初構，璚與原己携酒敬賀，因題一詩。”又周庚詩小
序：“奉賀玉延亭新搆，次玉汝韻。”其詩尾聯云：“惟有能詩陳給事，先呈珠玉冠羣英。”别是一證。
《玉延亭圖卷》李傑詩題款：“玉延亭成，承玉汝以原倡見示，久失奉和，是用補作一首，以附詩壇
故事云爾。”又李東陽詩題款：“聞玉延亭成，與玉汝、原己、栗夫有作，私和一首，然竟不能匿也。
一咲（案：通“笑”）。幸幸。燕後之三日。”
朱之赤撰：《朱卧菴藏書畫目》，收入黄賓虹、鄧實主編：《藝術叢書》二集第六輯，杭州：浙江人
民美術出版社 ２０１３年版，據民國排印本影印，第 １０８頁。
《玉延亭圖卷》張純修題跋：“一日友人携卷贈余，見諸名公之手蹟尚存，獨惜石田圖繪不復可
得，因憶竹庄筆墨，亭石佳致，頗似玉延，故臨仿裝潢，以存當年遺意。”
兹舉數例：如《王鏊集》收録《九月晦日玉延亭看菊》（卷二，第 ３５ 頁）、《飲玉延亭聯句》（補遺，
第 ５２２頁）；吴寬《家藏集》收録《次韻諸友玉延亭聯句》（卷一二，第三頁下，總第 ８７ 頁）、《次韻
詹事楊公過玉延亭留題三首》（卷一四，第九頁上至第九頁下，總第 １０５頁）；程敏政《篁墩文集》
收諸人燕集玉延亭席上所作聯句，詩題極長，不啻一小序：“三月十七日，原博諭德餞汝玉給事於
玉延亭，會者賓之學士、于喬諭德、濟之、世賢侍講、曰川校書、道亨編修暨予，得聯句四章。時黄
薔薇盛開，復移尊於海月菴，酹花酌别，又得三章。予亦將有餞約，而觴汝玉者多，刻日有次第，
不能奪也，手録此，以致繾綣不已之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１年版，據《四庫全書》影印
本，卷七五，第五頁下，總第 ５５２頁）。
雖賜及老父
〔四〕，非僕所當辭，然僕於心終不能安，謹已具書達之老父，深情
具領，並不敢當，不恭之罪，伏希亮之，姻末
〔五〕
王鏊頓首，匏翁少宰
〔六〕
老先
生閣下
〔七〕。①
【校注】
〔一〕　 高文：當即吴寬爲王琬八十壽辰所撰詩序，詳【考釋】。
〔二〕　 薄幣：謂微薄之潤筆，謙辭也。今存明代蘇松文人書札中常見
饋贈金錢之舉，自謙多用“薄幣”，稱他人所贈爲“佳幣”。
〔三〕　 厚儀：謂吴寬所贈賀禮，云其“厚”，表敬之辭也。
〔四〕　 老父：謂王鏊父親王琬，以光化知縣致仕，後人尊稱“光化
公”②。
〔五〕　 姻末：對姻親長輩時所用自稱，謙稱也。元人翰札中有先例：
“東郭姻末錢抱素稽首拜呈。”③
〔六〕　 匏翁：吴寬之號。少宰，吏部侍郎之尊稱④。
〔七〕　 閣下：不敢直斥其名，因卑以達尊之意也，如陞下、殿下等，皆
同此類。“閣”亦寫作“閤”。唐代趙璘《因話録·徵部》：“古者三公開閣，郡
守比古之侯伯，亦有閣，所以世之書題有閣下之稱。”又：“近日官至使府御史
及畿令，悉呼閣下。至於初命賓佐，猶呼記室。今則一例閣下，亦謂上下無别
矣。”又：“今又布衣相呼，盡曰閣下。雖出於浮薄相戲，亦是名分大壞矣。”⑤
鄭逸梅《尺牘叢話》引同書同條云：“本施之尊貴者，後世濫用之耳。”⑥其説
是也。璘乃晚唐人，可知書札中泛呼“閣下”，不遵職秩，其時已然。
·１７２·明代王鏊佚札輯考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據上海崇源藝術品拍賣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年秋季大型藝術品拍賣會圖樣録出，原題作《王鏊手札》。
王琬卒於蘇州家中，吴寬在京遥祭之，並應王鏊之請爲撰墓誌，詳參《祭少詹事王公文》、《封詹
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前光化縣知縣王公墓誌銘》，分别載於《家藏集》，卷五六，第十五
頁下至第十六頁上（總第 ５１８—５１９ 頁）；卷六四，第十九頁上至第二十一頁下（總第 ６１７—
６１８頁）。
（清）俞樾撰，貞凡、顧馨、徐敏霞點校：《茶香室叢鈔》，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９５ 年版，續鈔，卷六，
第 ６１８頁。
《明史·職官志》：“尚書掌天下官吏選授、封勳、考課之政令，以甄别人才，贊天子治。蓋古冢宰
之職，視五部爲特重。侍郎爲之貳。”（卷七二，志第四十八，職官一，吏部，第 １７３４ 頁）案：書札
中，受者任吏部尚書，多稱“冢宰”、“天官”，其下之吏部侍郎，則稱“少宰”。
趙璘：《因話録》，卷五，第 １０７—１０８頁。
鄭逸梅著：《尺牘叢話》，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版，“閤下閣下”條，第 １０ 頁。案：鄭氏
所引書名誤作“因語録”。
【考釋】
本札下款爲“匏翁少宰”，知收信人爲吴寬，匏翁其自號也，札中稱“少
宰”，乃吴寬當時所任吏部右侍郎之尊稱，今考《孝宗實録》，知吴寬於弘治
六年（１４９３）陞吏部右侍郎①；至弘治十六年（１５０３）陞禮部尚書後②，則稱
“天官”。札中“蒙賜高文……今復加以厚儀……賜及老父”一段，事涉王鏊
之父琬，結合“少宰”此一提示，則當與弘治十一年（１４９８）王琬八十壽辰有
關。《太傅文恪公年譜》云：“是年七月初十日，公父静樂翁八十誕辰。公欲
告歸上壽，以命，不獲如願。於是館閣諸公咸賦詩稱祝。西涯李公、木齋謝
公、四明楊公爲之序，文盈卷軸。”③今考《太原家譜》所收題作《光化公八十
壽詩序》之文實共有五篇，除李東陽、謝遷、楊守阯、錢福外，吴寬亦嘗撰文，
其文有云：“七月十日爲公始生之期也。濟之嘗以朝廷纂修《大明會典》，有
副總裁之命，及是又有春宫講讀之命，竊恨不能歸爲公壽。於是公卿以下
欲慰其意，相率作詩賀之。濟之俾予序曰：‘吾將使人歸授吾兄弟歌之以
祝。’”④結合序文及本札，可知當時王鏊因任《大明會典》副總裁及東宫講
讀官，身負重任，故不獲告歸，遂邀吴寬等一衆同僚撰序，爲其父祝壽⑤，並
呈上報酬（即“薄幣”），聊充潤筆，此乃文人日常社交常見之禮節。吴寬所
撰序當即札中所謂“高文”。吴寬除撰寄序文外，又退還報酬，復奉上厚禮
祝賀。王鏊特撰本札，答謝吴寬贈文，並卻還賀禮，今繫於弘治十一年
（１４９８）夏。
【七】 　 《致吴寬札》（弘治十二年八月十五日燕集後）
中秋日喜諸公具過，遂成勝賞。别後得近體一首，録往，敬佇嗣音。
秋來忽忽夢中過，如此良宵明月何。艷魄只愁來夕滅，清光偏向小
園
〔一〕
多。卻憐邂逅成佳集，且欲疎狂發浩歌。但願年年同此醉，- 〔二〕前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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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弘治六年八月丙寅（四日）”條：“陞……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吴寬爲吏部右侍郎。”
（卷七九，第 １５１１頁）
“弘治十六年二月乙丑（二十八日）”條：“以纂修《大明會典》成，勑吏部加……副總裁吏部左侍
郎兼翰林院學士吴寬禮部尚書。”（卷一九六，第 ３６２７頁）
（清）王熙桂等修：《太原家譜》，卷一八下，年譜，第十三頁上（總第 ４５頁）。
（清）王熙桂等修：《太原家譜》，卷三五，序跋類上編，第十三頁上（總第 ３０２頁）。
彙集舊識名臣之詩文爲王琬慶壽，乃王鏊之習慣。成化十四年（１４７８），王琬六十生辰，王鏊亦請
得朝中名公詞翰，彙爲《萃喜堂卷》以歸獻壽。參《王鏊年譜》，“成化十四年戊戌”條，第 １３頁。
必問誰皤。①
【校注】
〔一〕　 小園：指王鏊京師宅邸中之小適園。
〔二〕　 - ：即“樽”。
【考釋】
本札原無落款，然比對其他存世王鏊手札，自用筆及結體諸方面觀之，
當出王鏊之手②。本札所録詩未收入《震澤先生集》，可據補。收信人當爲
吴寬，《耕霞溪館法帖》收録吴寬致王鏊札一封，據原札釋讀如下：“中秋夜
承有看月之款，奉和高作，用紀良會。晚涼東巷偶相過，小適園中奈近何。
秋到共傳平半好，客來不速過三多。金尊注酒微微飲，綵筆題詩緩緩歌。
白髮湖頭重看月，素娥應笑已非他。寬拜上。守溪學士先生。”③此詩後收
入《家藏集》卷二五，題作《中秋夜偶過濟之，忽鄉友數輩至，遂成良會。濟
之有詩，次韻》④。今綜觀二札可知，二詩皆非成於中秋夜燕集時，乃散席後
王鏊先有作，並寄吴寬，寬遂次韻奉和一首。《家藏集》同卷稍後收有《送濟
之歸省》⑤，王鏊歸省於吴，事在弘治十二年（１４９９）十月⑥。如是，則本札及
相關詩文當亦作於同年八月十五日燕集後。王鏊京師宅邸名共月庵，毗連
吴寬宅邸，宅中有小適園⑦，即是次聚會所在。按王詩“卻憐邂逅成佳
集”、吴詩“晚涼東巷偶相過”之語，可證王、吴偶逢巷弄，王鏊遂有觀月之
邀。當時蘇州籍官員之仕於京者多於崇文街置宅，毗鄰而居，後漸組成所
謂文字會，以吴寬、李賢、王鏊、陳璚、周庚、徐源爲骨幹，每逢節慶、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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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故宫博物院編輯委員會編輯：《故宫歷代法書全集》，臺北：故宫博物院 １９７６—１９７９ 年版，第 ２９
册，名人尺牘（１）（無款），第 ７４—７５頁。釋文見同書第 １５４頁。
參見陳根民：《明清名家詩札七種辨正類考》，載於《收藏家》２０１５年 １期，第 ３１—３３頁。
（清）葉應陽撰集：《耕霞溪館法帖》，收入程存潔主編：《容庚藏帖》第 ６１種，廣州：廣東人民出
版社 ２０１６ 年版，據廣州博物館藏清道光二十七年（１８４７）葉應陽刻本影印，第 ５ 册（原書第 ９
册），第 ７—９頁。
《家藏集》，卷二五，第十二頁下至第十三頁上（總第 １８９頁）。
《家藏集》，卷二五，第十四頁上（總第 １９０頁）。
《明孝宗實録》“弘治十二年十月戊子（二日）”條：“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王鏊以親
老乞歸省，從之，命馳驛以行。”（卷一五五，第 ２７６０頁）
《且適園記》：“昔官京師，作園焉，曰‘小適’。”載於《王鏊集》，卷一六，第 ２５３頁。
等，輒宴於某家①，其餘時常出入者，有趙寬、孫霖、朱文、楊循吉、毛珵、陸
完②。札中“諸公”云云，大抵不外此數人，今已不可一一具考。
【八】 　 《致徐源札》（弘治十四年至弘治十八年）
屢辱手誨，甚荷，惓惓
〔一〕
也。希曾
〔二〕
之舉可以爲高矣，然不無少傷於
急迫，力沮之，誠是也。如僕之
〔三〕
居此，不能有爲，乃可去耳。山東比來民
隱
〔四〕
何如？想甚勞經畫也。見希曾致意，少寬以居之
〔五〕。餘不多及。鏊
頓首。瓜涇
〔六〕
中丞
〔七〕
先生年兄
〔八〕
執事。③
【校注】
〔一〕　 惓惓：原札一“惓”字，下有重文號（; ）。語見《漢書·楚元王
傳》：“念忠臣雖在甽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顔師古注：“惓惓，忠謹之
意。惓讀與拳同。音其專反。”④亦寫作“倦倦”、“卷卷”、“拳拳”。札中謂
徐源來書不輟，其盛意拳拳，可感也。
〔二〕　 希曾：疑即徐沂，金華府永康縣人，弘治六年（１４９３）進士，歷任
刑部給事中等職，卒於廣東布政司參議任上，以廉潔稱於時⑤。詳【考釋】。
〔三〕　 之：據字形釋作“者”亦可，如是，則全句標點當爲：“如僕者，居
此不能有爲，乃可去耳。”
〔四〕　 民隱：謂百姓之痛苦，語本《國語·周語上》：“是先王非務武
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韋昭注：“隱，痛也。”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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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以中秋節爲例，弘治元年（１４８８）中秋夜，王鏊、吴寬赴徐源新築之超勝樓賞月，各有詩紀之。參
《王鏊集》，卷二，《中秋夜超勝樓翫月》，第 ３０ 頁；《家藏集》，卷一六，《中秋夜登仲山新樓賞
月》，第八頁上至第九頁下（總第 １１６—１１７頁）。
詳參《王鏊集》，卷一〇，《送廣東參政徐君序》，第 １８９—１９０頁。
許安巢收藏，王雲五發行：《明賢墨蹟》，上海：商務印書館，１９３３年，上册，第二十五頁下至第二
十六頁上。香港中央圖書館藏羅慷烈兩小山齋贈本。見附圖（一）。
（漢）班固撰：《漢書》，卷三六，第 １９３２頁。
《兩浙名賢録》“廣東布政司參議徐希曾沂”條：“徐沂，字希曾，永康人，登弘治癸丑進士第，授刑
科給事中……改南京工科。奏罷歲取蘇州細苧、福建改機、陝西駝絨，民稱便焉。陞廣東布政司
參議，卒於官。歸裝惟圖書數卷而已。粤稱貨藪，一握之寶，可富數世，而沂獨纎毫無染，賢者以
爲難。”載於《續修四庫全書》第 ５４２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５年版，據明天啟三年（１６２３）
刻本影印，卷二四，讜直，第二十六頁上（總第 ７０５頁）。
（清）徐元誥撰，王樹民、沈長雲點校：《國語集解》，北京：中華書局 ２００２ 年版，周語上第一，第
６頁。
〔五〕　 少寬以居之：語本《周易·乾卦》：“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辨之，
寬以居之，仁以行之。”①札中用作慰勉之辭。
〔六〕　 瓜涇：地鄰蘇州太湖，徐源家所在②。
〔七〕　 中丞：副都御史之尊稱。
〔八〕　 年兄：科舉同榜登科者稱同年，互稱年兄，以示尊敬也。徐源、
王鏊皆成化十一年（１４７５）進士，故稱。
【考釋】
本札最明確可考者，乃“山東比來民隱何如”一段。徐源於弘治十三年
（１５００）七月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至弘治十八年（１５０５）九月致
仕歸蘇③。王鏊札中既問及山東民情近況，可知撰於徐源任期内。綜觀王
鏊所撰墓誌銘及《明實録》，徐源在任時，山東連歲多事，水災、雹災、地震、
旱災頻仍，盜賊多有，藩府封遷，孔廟重建，百姓深傷於饑荒、力役、財困，遂
疲於奔走治理，奏疏屢上④。弘治十七年（１５０４）七月間，徐源更爲賊所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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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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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李道平撰：《周易集解纂疏》，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９４年版，卷一，上經第一，乾卦，第 ６２—６３頁。
王鏊《明故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徐公墓誌銘》：“公諱源，字仲山。世家吴長洲尹山之瓜
涇。”（《王鏊集》，卷三〇，第 ４１９頁）《蘇州府志》：“瓜涇港在縣北九里，分太湖支流，東北出夾
浦，會吴淞江。”（第 ２册，卷八，水，第四十四頁上，總第 ２４０頁）
《明孝宗實録》“弘治十三年七月庚辰（二十八日）”條：“陞湖廣布政司左布政使徐源爲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卷一六四，第 ２９９６頁）又《明武宗實録》“弘治十八年九月戊申（二十
七日）”條：“巡撫山東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徐源乞致仕，許之，令馳傳歸。”（卷五，第 １８２頁）
王鏊《明故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徐公墓誌銘》：“山東歲饑，公與刑部何侍郎分行賑濟，割
臨清倉米八萬有奇，以補歲漕之數。明年徵償，公奏：民賴拯給，稍蘇而又遽征之，何殊弗給？
詔免與民。涇王就封於沂，以水涸，將由陸之國，民爲騷動。公檄所司姑緩之，亟發卒濬河，水旋
至。坦然之國，公私無擾。”又：“山東歛銀，將於鹿鳴宴贐士。公曰：‘方筮仕而示以利，非爲政
之體。’乃已。”（《王鏊集》，卷二八，第 ４２０頁）《孝宗實録》“弘治十四年三月癸亥（十五日）”條：
“以水災免山東濟、兗、萊三府及濟寧肥城等八衞所。弘治十三年秋糧子粒有差。”（卷一七二，
第 ３１３４頁）“弘治十四年閏七月己丑（十三日）”條：“山東長山、新城二縣雷電風雨交作，地震。”
（卷一七七，第 ３２５０頁）《孝宗實録》“弘治十四年閏七月戊戌（二十二日）”條：“南北直隸、山
西、山東、河南等處以水災告。”（卷一七七，第 ３２５９ 頁）“弘治十五年四月癸亥（二十二日）”條：
“先是刑部左侍郎何鑑以山東歲荒多盜，請增設曹僕等處兵備僉事一員，又令巡撫等官勘處。至
是巡撫都御史徐源言曹璞即有分巡、分守等官，如增設兵備僉事，恐官多民擾不便。兵部議謂宜
如源所奏。從之。”（卷一九一，第 ３５３０頁）“弘治十五年九月丙戌（十七日）”條：“巡撫山東都御
史徐源上疏，言地本主静，而半月之間連震三次，動摇泰山，遠及千里。登〔州〕又有水雹之異，
陰陽失序，地道不寧，况真定等府密邇山東，近遭大水，盜賊恣肆，災異之屢見迭出，比常尤甚。
乞皇上鑒兹災異，應之以德，外謹邊防，不以既靖而忘備；内〔念〕小民，不以既庶而忘養，庶不貽
地方之憂。命下其奏於所司。”（卷一九一，第 ３５３０頁）“弘治十六年五月乙亥（十日）”（轉下頁）
幸而不死①。王鏊雖分隔異地，然札中云“屢辱手誨”，可證二人書信往還
頻密，設曰徐源嘗論及山東吏治得失，自是情理之中。“如僕之居此，不能
有爲，乃可去耳”云云，可作二解：一或有感於居其位而無所作爲，考王鏊於
弘治十三年（１５００）七月陞吏部右侍郎，翌年（１５０１）正月上禦虜八事疏，洋
洋三千餘字②，然多未見採用③。其在部中，抑貪昧求進者，進恬退無營
者④，執政尚清簡。二或因居家丁憂，不能用事，考王鏊之父王琬卒於弘治
十六年（１５０３）二月，王鏊於同年三月歸家守制，至正德元年（１５０６）四月始
應武宗召還朝，並陞任吏部左侍郎。居家期間，發此牢騷語，不足爲怪。王
鏊舊識中有二人字“希曾”，一爲翁文魁，王鏊嘗撰《送翁希曾知浮梁序》以
贈之⑤，然翁氏多外任職，官秩較低，《明實録》未載其陞遷。相較而言，《明
實録》載徐沂陞遷、議政事頗詳，且其與王鏊性情相契，與本札年份亦大抵
吻合，今取之。徐沂與王鏊門生兼親家毛珵爲同事，弘治十三年（１５００）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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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頁）條：“山東登、萊二府，雨雹殺麥禾。”（卷一九九，第 ３６８５ 頁）“弘治十六年六月丙午（１１
日）”條：“山東莒州并日照等縣，霪雨〔壞〕公私廬舍，淹死人畜，漂没禾稼。”（卷二〇〇，第 ３７０９
頁）“弘治十六年九月丁卯（二日）”條：“南京吏部尚書林瀚等以〔災異〕陳言時政……山東、河
南、湖廣、四川、江西重造孔廟并諸王宫殿，民之財力大有不堪。”（卷二〇三，第 ３３７４—３３７５頁）
《孝宗實録》“弘治十七年七月癸丑（二十五日）”條：“回賊寇掠山東府縣，巡撫都御史徐源行部
至〔萊〕州，委參議方矩率官軍捕之。昌樂人張富及其從弟郁嘗共爲盜，懼爲所擒，又嘗與鄰人
争地，矩斷歸其鄰，甚恨，乃與郁同謀殺矩，追之不及。時源適行過昌樂，郁遂懷刃，雜夫隸中，乘
間刺之，傷其額、頷、左臂，即爲從者所擒。事聞，上命巡按監察御史究治，時富、郁皆死於獄，仍
梟首示衆。”（卷二一四，第 ４０３９—４０４０頁）
“弘治十三年七月辛酉（九日）”條：“陞……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王鏊俱爲右侍
郎……鏊吏部。”（卷一六四，第 ２９７７ 頁）奏疏載於“弘治十四年正月丙子（二十七日）”條（卷一
七〇，第 ３０８９—３０９９頁），又載於《王鏊集》，卷一九，《上邊議八事》，第 ２７６—２８１頁。
《太傅文恪公年譜》“弘治十五年壬戌”條云：“時北虜入寇，公上籌邊八事……議論激切，中有
‘佞幸用事，功賞倒置’之語。内寺蕭敬方招權用事，指此恚曰：‘此爲我也。’遂尼不行。然其後
建置，多採公疏語。”（《太原家譜》，卷一八下，第十四頁上，總第 ４５頁）案：據《明孝宗實録》，王
鏊於弘治十四年正月二十七日上籌邊（禦虜）八事疏（卷一七〇，第 ３０８９頁），與《年譜》相異，當
以《實録》爲準。又“弘治十四年九月甲辰（二十九日）”條：“起致仕南京户部尚書秦〔紘〕爲户
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代史琳總制陝西固原等處軍務。”（卷一七九，第 ３３１０—３３１１ 頁）
《年譜》所謂“多採公疏語”，蓋指此而言。然秦紘之獲起用，事距王鏊上疏已隔九月之久，如非
其時北虜寇邊頻繁不止，朝廷乏人鎮制，則秦紘之起用在何時，猶未可知，非僅王鏊疏語有以致
之。又《明史·王鏊傳》：“嘗奏陳邊計，略言……時不能用，尋以父憂歸。”（卷一八一，第 ４８２５—
４８２６頁）另可參《王鏊年譜》，“弘治十四年辛酉”條，第 １１０—１１１頁。
《太傅文恪公年譜》“弘治十四年辛酉”條云：“公在部，凡貪昧求進者必抑之，恬退無營者必進
之。端清公諒，人望而敬竦，不敢以私干。”載於《太原家譜》，卷一八下，第十三頁下至第十四頁
上，總第 ４５頁。
《王鏊集》，卷一二，第 ２０５—２０６頁。
任刑部給事中①，後徐沂旋以便養親爲由，改隸南京工科②。弘治間，貴戚壽
寧侯張鶴齡及中官李廣等頗得恩寵，徐沂、王鏊皆惡其人，各嘗諷諫、彈劾
之③。本札所謂“希曾之舉”，不可具考，然結合前後文句，當指徐沂有乞休
或奏劾之舉，爲徐源所止，王鏊稱是。
【九】 　 《致顧福札》
别來無往瞻，致小詩一首奉覽，感舊之情，不能無耳。
城東曾托主家隣
〔一〕，風雨趍
〔二〕
朝起 我 頻。世事悠悠那□問，交情落
落向誰親。十年不换青氊
〔三〕
舊，兩地空嗟白髮新。適有它時林下約
〔四〕，周
山元傍太湖濱
〔五〕。
鏊頓首。大參
〔六〕
雲厓
〔七〕
先生執事。十月一日。④
【校注】
〔一〕　 隣：原字左“阝”右“粦”，即“鄰”。
〔二〕　 趍：同“趨”。
〔三〕　 青氊：語本《晉書》：“〔王獻之〕夜卧齋中，而有偷人入其室，盜
物都盡。獻之徐曰：‘偷兒，青氈我家舊物，可特置之。’羣偷驚走。”⑤
〔四〕　 林下約：語本《高僧傳》：“〔竺僧〕朗常蔬食布衣，志耽人外，以
僞秦符健皇始元年，移卜泰山，與隱士張忠爲林下之契，每共遊處。”⑥
·７７２·明代王鏊佚札輯考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孝宗實録》“弘治十三年二月戊戌（十四日）”條：“時户科等科各缺給事中……吏部因請趣令
前養病已愈結事中徐沂、楊禠、吴蕣、毛珵及丁憂將滿給事中楊昇、張文，各赴部聽用。從之。”
（卷一五九，第 ２８５６頁）“弘治十四年閏七月戊寅（二日）”條：“刑科給事中徐沂以病痊至，復除
原職。”（卷一七七，第 ３２４１頁）
《孝宗實録》“弘治十四年十一月甲申（十日）”條：“改刑科給事中徐沂於南京工科，以便養親，
從其請也。”（卷一八一，第 ３３３４頁）
《兩浙名賢録》“廣東布政司參議徐希曾沂”條：“亢直敢言，彈劾權勢如鷹鸇之逐鳥雀。時壽寧
侯張鶴齡等恃恩肆虐，及中官李廣輩矯命行私，皆露章擊之，爲當路所疾，改南京工科。”（載於
《續修四庫全書》第 ５４２册，卷二四，讜直，第二十六頁上，總第 ７０５ 頁）《明史·王鏊傳》：“弘治
初，遷侍講學士，充講官。中貴李廣導帝遊西苑，鏊講文王不敢盤於遊田，反覆規切，帝爲動容。
講罷，謂廣曰：‘講官指若曹耳。’壽寧侯張巒故與鏊有連，及巒貴，鏊絶不與通。”（卷一八一，列
傳第六十九，第 ４８２５頁）
據北京翰海拍賣有限公司 １９９７年秋季拍賣會圖樣録出。
（唐）房玄齡等撰：《晉書》，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７４年版，卷八〇，列傳第五十，第 ２１０５頁。
（南朝梁）慧皎撰，湯用彤校注，湯一玄整理：《高僧傳》，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９２ 年版，卷五，義解
二，“晉泰山崑巖竺僧朗”條，第 １９０頁。
〔五〕　 周山、太湖：皆蘇州地名，兩相毗鄰①。
〔六〕　 大參：布政司參政之尊稱。
〔七〕　 雲厓：即顧福，字天錫，雲厓其自號也，蘇州府吴縣周山人②，成
化二年（１４６６）進士。
【考釋】
本札落款稱顧福爲“大參”，據《孝宗實録》，顧氏於弘治八年（１４９５）七
月陞河南布政司右參政，至弘治十二年（１４９９）正月致仕歸蘇州，卒年不
詳③；王鏊於弘治十七年（１５０４）春歸抵蘇州居父喪，至正德元年（１５０６）服
闋還朝，未幾又於正德四年（１５０９）致仕歸蘇州。札中詩云“兩地空嗟白髮
新”，可證二人分隔異地，則本札撰寫時間可能性有二，一是弘治八年
（１４９５）以後、弘治十七年（１５０４）前；二是正德元年（１５０６）後、正德四年
（１５０９）以前，然確切年份，未能考定。《震澤先生集》未收與顧福相關之詩
文，本札所録詩亦未收入集中，可據補。首聯追述舊日故事，今略作推闡：
蘇州籍官員在京，居崇文街之東，始自吴寬，後遂成風氣。吴寬有海月菴，
王鏊毗其鄰建共月菴，顧福在京時，或亦居此地，吴寬與之往還頗密，《家藏
集》有贈詩，即旁證也④。顧福與王鏊同朝，當在其任刑部主事員外郎、郎中
時，期間二人共相趨朝。嗣後顧氏調任外職，未嘗再返任京官⑤。尾聯有隱
居之約，周山、太湖相鄰而同屬蘇州府，而周山亦乃顧福之母墓地所在，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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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州府志》卷一〇“成化五年吴縣知縣樊瑾濬九曲港”條下小注云：“瑾以太湖近胥口處，凡吕
山、周山、東陽、梅舍等處，人出入經此，屢遭覆溺。本地民言，香山西南有九曲港者，淤塞已久，
濬之可避湖險，於是重加開濬，共三千八百五十餘丈。”（第 １册，水利二，第四頁上，總第 ２７１頁）
李東陽《明故河南布政司右參政進階嘉議大夫顧君墓表》：“雲厓姓顧氏，諱福，字天錫，雲厓其
所自號。”見《李東陽集》，第 ３ 册，文後稿，卷一七，墓表，第 １１５３ 頁。以下簡稱《顧君墓表》。
《本朝人物分省考》等皆取材於李東陽所撰《墓表》，今不復贅引。
“弘治八年七月庚子（二十日）”條：“陞江西吉安府知府顧福爲河南布政司右參議（案：校勘記
云“廣本、抱本議作政”，是也）。”（卷一〇二，第 １８７４ 頁）“弘治十二年正月甲戌（十四日）”條：
“吏部會都察院考察天下來朝及在任方面知府等官，疏上，布政使方守參政顧福……等三百二十
六員各年老有疾例致仕。”（卷一四六，第 ２５６２頁）李東陽《顧君墓表》：“擢河南布政司右參政，
分司南陽，致仕卒。……雲厓既歸，日與鄉大夫士觴詠爲樂。”（文後稿，卷一七，第 １１５３頁）
吴寬《家藏集》有《次韻顧天錫九日病起》（卷四，第九頁下，總第 ２９ 頁）、《送顧郎中天錫調永州
同知》（卷七，第二頁下，總第 ４８ 頁）、《顧天錫參政以公事畢過吴中省墓復還南陽送别》（卷二
一，第十頁上至第十頁下，總第 １５９頁）等詩。
李東陽《顧君墓表》：“歷刑部主事員外郎郎中，調永州府同知，遷知吉安府，擢河南布政司右參
政，分司南陽，致仕卒。”（文後稿，卷一七，第 １１５３頁）
氏嘗廬墓於斯數年。顧福死，李東陽爲撰墓表，特爲表出，以見其孝①。顧
福好以詩代札，寄意於詩翰②。王鏊此札所録詩作，或爲二人唱和之一例③。
【十】 　 《致姜昂札》（弘治六年二月）
北來不獲以時款奉，比往門外奉候，則車從已於首
〔一〕
日行矣，殊深愧
負，緬惟出聽民訟，入奉色養
〔二〕，慶慰慶慰。前鄞郡
〔三〕
士夫來乞文，不腆之
文
〔四〕
非所以贈君子也，固辭不獲，爲之去，甚愧耳。因貴治經府李煇
〔五〕
來，
便附承動静，煇於僕有一日之舊焉。惟少垂視，餘惟自愛。不宣
〔六〕。鄉生
王鏊再拜，姜寧波
〔七〕
大人鄉長
〔八〕
閣下。④
【校注】
〔一〕　 首：拍賣行釋作“前”，疑不確，今據字形釋作“首”。
〔二〕　 色養：謂和顔悦色以奉養父母，語本《世説新語·德行》：“王長
豫爲人謹順，事親盡色養之孝。”⑤
〔三〕　 鄞郡：謂寧波府，時姜昂任此地知府。
〔四〕　 不腆之文：意謂不善之文章，猶拙文也，自謙之辭。語本《禮
記·郊特牲》：“辭無不腆。”注云：“腆，善也。”此本鄭注。又引陸佃注云：
“凡謙辭，言‘不腆’。”⑥
〔五〕　 李煇：疑即李輝，王鏊會試同年，江西吉水人，成化十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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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東陽與顧福往來頗密，《李東陽集》收《送顧天錫序》（卷二四，文稿，卷四，序，第 ４２４—４２５
頁）、《與顧天錫書》（卷三四，文稿，卷一四，書，第 ５６３—５６４ 頁）、《寄顧天錫二首用致仕後所寄
韻》（卷五五，七言律詩，第 ８５５—８５６頁）等。
李東陽《顧君墓表》：“雲厓既歸，日與鄉大夫士觴詠爲樂，足不至公府，手不操書札，惟歲時以詩
寄予，未病前一月猶然。”（文後稿，卷一七，第 １１５４頁）
唱和、答詩不必盡然步韻，洪邁云：“古人酬和詩，必答其來意，非若今人爲次韻所局也。”下舉
杜集唱和之作，皆不步韻，今摘其一，高適寄杜甫詩云：“草玄今已畢，此外更何言？”杜答云：
“草玄吾豈敢，賦或似相如。”參氏著：《容齋隨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５ 年版，上
册，卷一六，“和詩當和意”條，第 ２１０ 頁。據此，則知詩翰之唱和，一來一往，正復與書札
之用相同。
據北京匡時國際拍賣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秋季拍賣會圖樣録出。原題作《行書致姜寧波手札》。
（南朝宋）劉義慶撰，徐震堮著：《世説新語校箋》，北京：中華書局 ２０１１ 年版，卷上，德行第一，
第 １７頁。
（清）孫希旦撰，沈嘯寰、王星賢點校：《禮記集解》，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８９ 年版，卷二六，郊特牲
第十一之二，第 ７０７—７０８頁。
（１４７５）賜第三甲同進士出身。①
〔六〕　 不宣：書札收結語。宋代魏泰《東軒筆録》：“近世書問自尊與
卑，即曰：‘不具。’自卑上尊，即曰：‘不備。’朋友交馳，即曰：‘不宣。’三字
義皆同，而例無輕重之説，不知何人定爲上下之分，而舉世莫敢亂，亦可怪
也。”②後人多不遵此，於不宣、不備、不具、不一一等，隨意摭用③。
〔七〕　 姜寧波：即姜昂，字恒頫，蘇州府太倉州人，成化八年（１４７２）進
士，因知寧波，故札中稱曰“姜寧波”。
〔八〕　 鄉生、鄉長：姜乃太倉州人，王乃吴縣人，毗連而居，當時皆屬
蘇州府，故稱同“鄉”。姜昂生於正統十二年（１４４７），成化八年（１４７２）進
士，王鏊生於景泰元年（１４５０），成化十一年（１４７５）進士，姜爲王之前輩，故
王自稱“生”，而尊稱姜爲“長”。
【考釋】
據姜昂《乞終養本》所自述晉陞經歷：“成化二十三年五月内陛河南府
知府，弘治六年（１４９３）二月内調寧波府知府，弘治十年（１４９７）十二月内欽
陞前職（案：福建布政司左參政）。”④其赴京辦理調遷事，當在弘治五年
（１４９２）底至弘治六年（１４９３）初。據本札開首數句，知姜昂自河南赴京，及
弘治六年（１４９３）二月離京赴寧波時，王鏊皆未得親自送别，然受寧波籍朝
官請求，撰《送姜太守改任寧波序》以贈之⑤，此即札中所謂“鄞郡士夫來乞
文”事。序文載《震澤先生集》中，則“不腆之文”云云，謙辭也。除此文外，
王鏊知交吴寬、林俊等人集中皆有相關詩文，綜觀諸作，贈别、墓表之類，無
一不重在表彰姜昂之官績及恭孝。姜昂逝世後，王鏊爲撰墓誌銘，仍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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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明）張朝瑞撰：《皇明貢舉考》，載於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第 ２６９册，濟南：齊魯書社 １９９６年版，據北京大學藏明萬曆刻本影印，卷五，“成化十一年
會試”條，第十二頁上。
（宋）魏泰撰，李裕民點校：《東軒筆録》，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８３年版，卷一五，第 １６７頁。
鄭逸梅：《尺牘叢話》，“不具不備不宣不一”條，第 １１頁。
（明）楊循吉纂，徐景鳳校：《蘇州府纂修識略》，載於氏著：《合刻楊南峯先生全集》，美國國會
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七年（１６０９）刻本，第 ３ 種，卷五，文詞上，第三頁下。此據劉俊偉《王鏊年
譜》提示，“弘治六年癸丑”條，第 ６３頁。
節録文中表彰之語：“姜侯恒頫初守河南，上疏曰：‘臣母老矣，願乞江淛（浙）間一郡自效，且以
便臣之私。’不報。會述職至京，復上曰：‘臣母老矣，願乞近郡以便養。’時寧波缺守，詔以畀之。
於是，朝之士夫莫不侈上之仁，嘉侯之孝。侯喜得侍其太夫人，寧波喜得賢守，而河南之人迺獨
惜其去也。”載於《王鏊集》，卷一〇，第 １９３頁。
爲其蓋棺論定①。以王鏊序文語概括之，姜乃今之“循吏”，更是“孝之大
者”；以札中語概括之，即所謂“出聽民訟，入奉色養”是也。或曰，王鏊寄示
序文後，適寧波府來人（李煇），且係舊識，故撰此札，託其人代爲轉交姜昂；
或曰，此乃王鏊得姜昂札後之覆函，今亦未可知也。
【十一】 　 《致祝顥札》（成化十八年春）
奉求高作，送巡按公
〔一〕
還朝，以繡字爲韻
〔二〕，速惠爲禱。王鏊、李應
禎
〔三〕
同拜。侗軒大人尊丈②。
【校注】
〔一〕　 巡按公：疑指夏正夫，詳見【考釋】。
〔二〕　 繡：去聲，屬仄韻。
〔三〕　 李應禎：蘇州府長洲縣人，名甡，一名維熊，字應楨，以字行，晚
更字貞伯，以書法名於時，祝允明丈人③。
【考釋】
本札輯自清代陶樑《紅豆樹館書畫記》，原書注云“王文恪公連名
書”④云云，知出自李應楨手筆，王鏊聯署，今姑附於此。李應楨《大明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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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王鏊：《福建布政司左參政姜公墓誌銘》：“一意愛民，凡所決遣皆自以不冤。門無呵卒，獄無滯
囚。三年，召試監察御史。……擢知河南府……時母夫人年八十，以懷土，屬疾。疏乞近郡便
養，不許。疏復再上，三上，至乞降府佐或教授，它日除邊遠自效，乃改知寧波。……六年，復以
母老歸養。進福建布政司左參政，不起，且上疏乞終養。母卒，服闋。……在官日，買肉少許奉
母，自食蔬菜。”載於《王鏊集》，卷二八，第 ３９４—３９５頁。吴寬《送姜恒頫改守寜波便養》：“漢書
舊説河南守，未許吴公美獨專。奏疏屢陳容便養，官階無改勝喬遷。地連越嶠仍持檄，家在婁江
好放船。從此升堂了公事，夜筵春酒樂高年。”載於《家藏集》，卷二〇，第三頁下，總第 １４８ 頁。
林俊《明中大夫左參政姜公墓表》：“第進士，出知棗强，入爲監察御史，自北乞南，知河南郡，又
乞寧波，皆以母老故。竟去，終其養，服闋。”載於《見素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１ 年版，
據《四庫全書》本影印，續集，卷一〇，第 ５４４頁。
（清）陶樑著：《紅豆樹館書畫記》，清光緒八年（１８８２）吴縣潘氏韡園刻本，卷六，明人書册，“李
貞伯手札二通”條，第二十五頁下。
吴寬《明故中順大夫南京太僕寺少卿致仕李公墓碑銘》：“女二人，嫁貢士祝允明、張廷瓛。”又：
“平生書蹟清古，文詞簡雅有法，爲世所重。”載於《家藏集》，卷七六，第五頁上、第五頁下至第六
頁上（總第 ７５９—７６０頁）。
《紅豆樹館書畫記》，卷六，明人書册，“李貞伯手札二通”條，第二十五頁下。
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參政祝公墓誌》稱顥爲“侗軒祝公”①，而其文集名
“侗軒集”②，故知祝顥爲收信者。或因祝顥孫允明娶李應楨女，兩人爲姻
親，關係密切，遂由李應楨而非王鏊親筆致函。本札撰於何時，未見直接確
切之證據，今試綜括所知，略作推測，提出一説。按札中語氣，王、李、祝三
人其時必皆在蘇州，始有送某“巡按公”還朝之事。考王鏊自成化十四年
（１４７８）考滿進階文林郎，於是年七月告歸還蘇，並爲其母守喪，至成化十八
年（１４８２）四月還朝復職翰林院；而祝顥死於成化十九年（１４８３）。如是，則
本札必撰於成化十四至十八年（１４７８—１４８２）間。李應禎《范庵集》已佚，祝
顥《侗軒集》無相關詩文，切合時間而身份相符者，僅王鏊《震澤先生集》所
載《陪夏憲副正夫遊石湖》詩題提及之夏寅③，其時任江西按察司副使④，即
俗稱之所謂“憲副”、“巡按”，主理學政，且亦居憂在家。夏寅居華亭（今之
上海），或因毗鄰之便，遂有蘇州之遊，爲時十日⑤，王鏊嘗陪遊石湖，並作詩
紀之，然此非札中提及之詩作。今細考《陪夏憲副正夫遊石湖》詩，其前有
《卧病》一首，其中有句云“八月文園病未消”，則詩當作於成化十七年
（１４８１）秋；而《陪》詩有句云“東風湖上試春衫”，依節序之次，則詩當作於
翌年春天。夏寅之遊蘇，因其官職，與蘇松仕紳往來應酬，事屬尋常，王、李
之邀祝，或亦其中之一，故本札當亦撰於期間，今繫於成化十八年（１４８２）
春⑥。至於札中“以繡字爲韻”之作，雖未得見⑦，然可推想，當爲仄韻之古
體詩，既係應酬之作，又爲韻部所限，難成佳什，此或祝、王之集皆未收入
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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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明）祝顥撰：《侗軒集》，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刊鈔補本，附鈔碑誌遺事，第一頁上。
（明）王鏊總纂，林世遠等修：《姑蘇志》，嘉靖增修本，卷五二，第十三頁下。
《王鏊集》，卷一，第 １５頁。
《明憲宗實録》“成化五年二月甲午（九日）”條：“南京吏部郎中夏寅爲按察司副使……寅江
西。”（卷六三，第 １２８２頁）又“成化十九年五月辛亥（二十日）”條：“復除江西按察司副使夏寅於
山東管理海道。”（卷二四〇，第 ４０６６頁）
成化二十三年（１４８７）王鏊在京，夏寅出示先前所作遊石湖、虎丘詩卷，鏊復題詩於上：“石湖煙
水虎丘雨，上國還從卷裏看。高人過作十日飲，故事留與他年觀。亦知南國有西子，誰謂東山無
謝安。更欲相從尋勝處，高崖磨認墨痕淺。”見《王鏊集》，卷一，《題夏正夫遊石湖、虎丘詩卷》，
第 ２０頁。
《王鏊年譜》繫《陪夏憲副正夫遊石湖》詩於成化十七年（１４８１），則與《卧病》所述景色、節序有
扞格，故不取此説。又，《題夏正夫遊石湖、虎丘詩卷》中所描繪“煙水”、“雨”等，正是春景，可與
《陪》詩相參看。
如前文所述，李之集已佚，祝、王之集皆無載，而夏寅《夏文明公集》（一稱《夏文明集》）四十卷
本，今亦已佚。
【十二】 　 《致劉布札》
向者
〔一〕
兩家子弟不相能
〔二〕，至勞諸鄉丈爲之解紛，感此至意，何能已
已。然至于爲帑人
〔三〕
之費，則非僕之所敢當也，亦不敢忘也。舍弟鏐
〔四〕
菫
〔五〕
卜是月廿八日，薄具豆觴，奉延軒從，冀以酬厚，儉至情于萬一，而非敢
以是爲謝也。伏惟惠然以終其賜，不勝幸也。鏊再拜。時服進士
〔六〕
尊
契
〔七〕
執事。①
【校注】
〔一〕　 向者：謂“從前”。按上下文意，釋作“近來”、“最近”亦可。
〔二〕　 不相能：彼此不能和睦共處之謂。語本《左傳·襄公二十一
年》：“欒桓子娶於範宣子，生懷子。范鞅以其亡也，怨欒氏，故與欒盈爲公
族大夫而不相能。”楊伯峻注：“不相能，猶言不相得，不能共處。”②
〔三〕　 帑人：“帑”或通“孥”，“帑人”或即“孥人”，取此説，則此處代
指子女，即札中所謂“兩家子弟”。
〔四〕　 舍弟鏐：王琬第四子，王鏊同父異母弟，周夫人生，行七，字進
之，娶閶門吴氏③。
〔五〕　 菫：或通“謹”。
〔六〕　 時服進士：劉布，字時服，弘治十五年（１５０２）進士，任工部
主事④。
〔七〕　 尊契：尊敬相契之謂，敬稱也。
【考釋】
本札當撰於劉布舉進士後，即弘治十五年（１５０２）或以後，具體年份，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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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清）孔廣陶摹刻：《嶽雪樓鑒真法帖》，北京：中國書店 １９９７ 年版，據清光緒六年（１８８０）刻本
影印，下册，申册，明，王鏊《與時服帖》，第 ２６７—２６８頁。見附圖（二）。
楊伯峻編著：《春秋左傳注》，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９５年版，第 ３册，第 １０８５頁。
《太原家譜》，卷六，宗譜，第三十九頁下至第四十頁上（總第 ４０８—４０９ 頁）。《王鏊集》有《四月
九日，與弟秉之、進之過通安橋顧氏，因偕玄敬登陽山絶頂。次日過虎山橋、七寶泉，至靈巖山而
還。得詩三首》（卷七，第 １３３—１３４頁）、《己卯開歲九日，弟鏐宅觀燈，次秉之韻》（卷七，第 １５０
頁）。王鏊兄弟中，以王銓文采較佳，《王鏊集》所存王鏊與之唱和之作頗多。王鏐不擅作詩爲
文，似未從事舉業，或據家族傳統從商，如其大兄王銘。
《蘇州府志》，第 ２册，卷六〇，選舉二，明進士，“弘治十五年壬戌康海榜”條，第十三頁上（總第
６１２頁）。
能考定。札中云劉、王二家子弟不相能，當與王鏊長子延喆在蘇種種舉動
有關。王氏本經商家族，王延喆自幼隨王鏊居京師，年十九歸吴中，即鋭意
開拓門户，藉其父之權勢，加以自家經商之天賦，多所興殖，數歲間致産不
訾。陸粲所撰王延喆墓誌銘明言其之所以致暴利，在積極“貰貸”，即今之
所謂放高利貸，以至放債之錢莊如冶鐵店、客棧，遍處皆有①。今存王鏊致
延喆數札，多見王鏊嚴辭斥責延喆放帳之舉，其時或有家僕恃勢謀命之傳
聞，略可窺知蘇州當地風評②。相較言之，劉氏家風純樸，劉布之弟劉度嘗
任地方吏事，管鄉賦之事；平常力耕，遇民乏即救濟之；遭人誣詆，即直抗
之③。其家與王氏作風相異如斯。二家子弟脾性恐亦相異，或因而互有不
滿，遂生紛争，而劉布等長輩爲之調停。揣摩札中語，王鏊當時尚在京師任
官，遂由其四弟王鏐代爲宴請劉布，以表謝意，然王鏐爲白身，與劉布進士
出身，未免不符，故王鏊特撰此札，落款稱“尊契”，極盡禮數。王鏊與劉布
嘗有往來，弘治十五年（１５０２）劉布甫進士及第，即以其曾祖劉珏《完菴詩
集》一編授王鏊，後王鏊爲之撰序④，且王鏊摯友兼前輩沈周與劉家或有姻
親關係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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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粲《尚寶公墓誌銘》：“君年未二十，歸吴，即慨然欲恢拓門户。當是時，吴中富饒，而民樸，畏
事自重，不能與勢家争短長，以故君得行其意，多所興殖。數歲中則致産不訾，貰貸子錢若壚冶
邸店，所在充斥。”載於《太原家譜》，卷二一，碑誌類上編，第 １９６頁。
略舉數例：“家人生事的，盡行逐出；不要放帳，尚或可救。不然，不獨連累我，我不知汝死處
矣。”又：“近日有人來説：王平、朱祥在外生事，致打死人。”又：“爲今之計，只是收拾舊帳，不要
放一錢。”又：“前日有人貼無名帖子，説我縱子殺人，不知汝殺何人？有此謗傳至京師，此豈好
消息耶？……聞汝跟隨手下，害人者不少，不肯逐去，只來哄我，説不生事。”又：“進禄發他下常
熟，再不許他到城。他放的帳，可貼一票曉人，俱非我家的，不要還他。”載於《王鏊集》，補遺，
《與尚寶公書》，第 ５４２—５４４頁。
祝允明《劉時制墓誌銘》：“時制去，爲父任門户事，益有治局，筦鄉賦善徵，抉弊多裨。縣官力
家，督牟略田計，漫滅竄伏，百狀鈎滌還於初。法司覈軍田，部使者董水利，嘩徒誣訐時制家，時
制皆往直之。平時力穡廣産，散積濟乏，勤惠之蹟，不能一二數。”載於《祝允明集》，上册，卷一
九，傳志，第 ３３４頁。案：祝允明與劉布相交頗密，嘗爲之作《飯苓賦》，載於《祝允明集》，上册，
《祝氏集略》，卷二，第 ３２頁。此賦今尚有祝氏手録楷書立軸存世，前有“爲進士劉君時服作”八
字，集中無之。陸時化《吴越所見書畫録》卷二、陸心源《穰梨館過眼録》卷一六皆著録，今藏於
北京故宫博物院。
王鏊：《完菴詩集後序》，載於（明）劉珏撰：《完菴集》，明弘正間劉布編刊後代修補本，臺北國
家圖書館藏本，卷二，無頁碼。
清代顧文彬《過雲樓書畫記》“沈石田杏花軸”條：“設色寫及第花一枝，淡抹脂痕，淺舒粉暈，三
百年前玉臺宫體也。上方詩云：‘與爾近居親亦近，今年喜爾掇科名。杏花舊是完菴種，又見春
風屬後生。’蓋石翁寄賀布甥壬戌科登第者。《府志·選舉門》弘治十五年壬戌康海榜有長洲劉
布，時服是也。”（柳向春點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１１年版，卷四，畫類四，第 １２５—１２６頁）
【十三】 　 《致黄省曾札》（正德十二年後）
讀新制二篇，琢字鍊辭，步驟開闔，甚似孫可之
〔一〕，豈偶合乎？將其
集
〔二〕
始出，一覽遂得其肯棨乎？由此而進昌黎之門牆，殆不難也。然有疑
焉。昌黎公所謂“王好竽而子鼓瑟”
〔三〕，不免世俗之大怪也。願少貶損，使
奇氣溢於至足之餘乃妙。承問不敢不盡，鏊再拜。勉之
〔四〕
文學道契①。
【校注】
〔一〕　 孫可之：即孫樵，可之其字也，一字隱之，唐大中九年進士，《新
唐書》等載録其《經緯集》三卷②。
〔二〕　 其集：謂《孫可之集》，王鏊自内閣手録而歸，晚年刊刻成書。
〔三〕　 王好竽而子鼓瑟：語出韓愈《答陳商書》③。韓愈書乃應陳商求
爲文之法而作。王鏊直引其語，或有比擬之意，而追慕韓愈之情，歷歷
可見。
〔四〕　 勉之：即黄省曾，勉之其字也，蘇州府長洲縣人，舉鄉試，從王
守仁、湛若水游，又學詩於李夢陽，著有《五嶽山人集》等④。
【考釋】
王鏊於正德四年（１５０９）自内閣告歸，與蘇州士子往來甚密，黄省曾從
遊其門⑤，諸生中尤以好蓄書、刻書著稱，適與王鏊晚年志趣相近⑥。從《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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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邦達著，故宫博物院編：《古書畫過眼要録·元明清書法》，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版，第
２册，第 ８６３頁。本札一題作“新制帖”，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清）永瑢等撰：《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９２年版，下册，卷一五一，集部，别集類四，
“孫可之集十卷”條，第 １２９９—１３００頁。
馬其昶校注，馬茂元整理：《韓昌黎文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６ 年版，卷三，第
２１０頁。
參見《明史》，卷二八七，列傳第一百七十五，文苑三，第 ７３６３頁。
《太傅文恪公年譜》“正德七年壬申”條：“蓋公性恬退，既歸田……暇則共鄉里名士登山臨水，敖
遊園林、寺觀……入城則有門下諸生祝允明、文徵明、唐寅、陸粲、黄省曾、王守、王寵、陳怡、杜璠
等。”又“正德八年癸酉”條：“長君亦築園於西城之關，名‘怡老’。公入城，則與諸門生故人宴遊
其中，更相倡和，動盈卷帙。諸士子或因之以發譽，如吴文之、陸子餘、黄勉之輩，能爲後進推轂，
士皆傾心焉。”載於《太原家譜》，第 １７册，卷一八下，年譜，第 ４９、５０頁。
王鏊所刻《孫可之集》、《古單方》、《唐六典》等書，多爲供職翰林時自内閣抄録者，晚年退歸，始
得閒暇整理。黄省曾刻書更多，曾邀王鏊爲其所刻書撰序，今《震澤先生集》中尚收有其中三
篇，分别爲《重刊王逸注楚詞序》（卷一四，第 ２２５—２２６ 頁）、《申鑒注序》（卷一四，第 ２２６—２２７
頁）、《題蓬軒類紀》（卷三五，第 ５０２—５０３頁）。祝允明《西洋朝貢典録序》：“曩時太傅 （轉下頁）
澤先生集》所收詩作，可知王鏊對黄省曾其人其文頗加讚譽，又爲其居所題
詩①。《明水集》乃黄氏少作之結集，刊刻成書後，或嘗寄呈、請益於王鏊；本
札提及寄呈“新制”之舉，正復類同。正德十二年（１５１７）王鏊刻《孫可之
集》成，正德十五年（１５２０）爲皇甫録所刻《皇甫持正集》作序②，其所以孜孜
於《皇》、《孫》諸集之流播，蓋欲爲自家見解張目，今細究本札，並取王鏊集
中諸文相參證，總其大要，大約有三：（一）上承孫樵之説③，以“韓愈———
皇甫湜———來擇———孫樵”爲一脈相傳之譜系，樵死，韓愈爲文心法遂中
絶④。（二）韓愈文有“正”、“奇”二面，李翱、張籍得其正；皇甫湜得其奇，
而孫樵繼之⑤。前二者，世多知之，獨後二者，久乏知音，特舉韓文之“奇”以
褒揚之⑥。（三）韓愈爲文變化難測，幾不可學，學者欲法之，先讀《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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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頁）太原文恪公嘗謂：黄子中秘，亦無諸國風土之書；春官所掌，不過朝騁表章方物。聞有
此撰，愛賞良深，而未矚其就。黄子不妄比人，上唯王公，下猥及我。今王公既歿，我當叙之。”
載於氏著《祝允明集》，上册，《祝氏集略》，卷二四，紀叙，第 ４２１ 頁。案：祝氏序中言及黄省曾
嘗編撰《西洋朝貢典録》，王鏊頗加關注，書未成而王鏊已卒。王鏊卒於嘉靖二年（１５２４），祝
氏卒於嘉靖五年（１５２６），祝氏序文當成於其間。今人已有詳細考證，定於嘉靖四年，其説甚
確，詳參賀玉潔：《再論黄省曾〈西洋朝貢典録〉》，載於《史學理論研究》，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第
９７—１０１ 頁。據此可推想，如王鏊生前目睹此書，當欲爲之撰序，於斯又見二人刻書志趣相契
之一斑。
《覽黄省曾〈明水集〉》有“勉之生也少，所負良崎嶔”，“青紫俯首拾，爲國希世琛”之句，意謂黄
省曾年少而抱負卓絶，詩文佳者俯拾皆是，許爲國家棟樑。《黄勉之明水草堂》寫其居所“虎阜
峭奔入，天平秀特分”，而嘉其“攻文不倚文”，即文采出衆而不恃以欺人。括言之，所謂“人傑地
靈”也。二詩詳參《王鏊集》，卷七，第 １３８、１４４頁。王義勝注釋詳實可讀，參氏著：《王鏊詩集詳
注》，〔出版地不詳〕２０１４年版，下册，卷七，詩，第 ７７３—７７５頁、第 ８１３—８１４頁。
王鏊《皇甫持正集序》：“予既刻可之文，而持正未遑。今世庸乃能嗣吾志而梓之，予嘉其仕優而
不忘學，又不忘其世裔之所從出也，爲序其端。”載於《王鏊集》，卷一四，第 ２２７頁。
孫樵《與王霖秀才書》：“樵當得爲文真訣於來無擇，來無擇得之於皇甫持正，皇甫持正得之於韓
吏部退之。”載於氏著：《孫可之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７９ 年版，據宋蜀刻本影印，卷
三，第五頁下。孫樵私淑韓愈之心，昭然可知，遂造此一譜系，反覆告諸所識。集中觀點相同之
處尚見《與友人論文書》，載於《孫可之集》，卷三，第六頁上。
王鏊《孫可之集序》：“近世文章家要以昌黎公爲聖，其法所從授，蓋未有知其所始者，意其自得
之於經，而得之鄒孟氏尤深……昌黎授之皇甫持正，持正授之來無擇，無擇授之可之，故可之每
自詫得吏部爲文真訣。可之卒，其法中絶。……少讀《唐文粹》，得持正、可之文，則往返三復，
惜不得其全觀之。後獲内閣秘本，手録以歸……遂梓刻以傳，庶昌黎公不傳之秘或有因是而得
者。”載於《王鏊集》，卷一二，第 ２０７頁。
王鏊《皇甫持正集序》：“余謂昌黎爲文，變化不可端倪。持正得其奇，翱與籍得其正，而翱又得
其態。合三子一之，庶幾其具體乎？則持正、可之之文，亦豈可少哉？”（卷一四，頁 ２２７）
孫樵《與王霖秀才書》：“儲思必深，摛辭必高，道人之所不道，到人之所不到。趨怪走奇，中病歸
正，以之明道則顯而微，以之揚名則久而傳。”（卷三，第五頁上）
《孫》二集，以持正、可之爲通往昌黎爲文秘訣之門徑①。札中“將其（案：
《孫可之集》）集始出”云云，可證黄省曾來問爲文之法時，是集已刻成，王鏊
遂囑其披覽，故本札當撰於正德十二年（１５１７）後。札中謂黄省曾文甚似孫
樵，實誘導之辭也。黄省曾論文與王鏊同中有異。所同者，黄氏亦以韓愈
爲古作者之典範，尤稱譽其爲文而主於道；所異者，黄氏對韓愈爲文好用奇
崛語頗有微辭，與王鏊之尚奇相左②。王鏊或有感於此，故札中特以“願少
貶損，使奇氣溢於至足之餘乃妙”之語規勸之。
【十四】 　 《致某人札》
向期十八日詣府，薄具麄
〔一〕
殽奉上，伏祈鑒納。燒鵝一隻，豚蹄一付，
魚一尾，野雉二隻，肚二枚，酒一尊黄封也。劉 纓
〔二〕、楊錦
〔三〕、王鏊
〔四〕、趙
寬
〔五〕、錢承德
〔六〕
同具。張守之
〔七〕
請否？乞示教。③
【校注】
〔一〕　 麄：同“粗”。觀其所列，五道皆肉食，配名酒一尊，可知“麄殽”
云云，謙辭也。
〔二〕　 “劉”下一字，當爲“纓”或“海”字，今定爲“纓”。劉纓，字與
清，號鐵柯，生於正統七年（１４４２），蘇州府長洲縣人，王鏊同鄉，成化十四年
（１４７８）進士④。
〔三〕　 楊錦：字尚絅，生於正統十三年（１４４８），蘇州府嘉定縣人，王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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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鏊《書孫可之集後》：“予既刻《可之集》授學者，人或曰：‘君以昌黎公爲作者之聖，欲學者法
之，顧令讀《可之集》，何也？’曰：‘昌黎，海也，不可以徒涉。涉必用巨筏焉，則可之是也。’”載於
《王鏊集》，卷三五，第 ４９７頁。
今於王、黄之文各摘一段，以見二人之異。王鏊《皇甫持正集序》：“今觀持正、可之集，皆自鑄偉
詞，槎牙突兀，或不能句。其快語若‘天心月脇’、‘鯨鏗春麗’、‘至是歸正’、‘抉經執聖’，皆前
人所不能道，後人所不能至也，亦奇甚矣。昌黎嘗言‘惟古於詞必己出’。又論‘文貴自樹立，不
蹈襲前人，不取悦今世’。此固持正之所從授與。”（卷一四，頁 ２２７）黄省曾《與文恪王公論撰述
書》：“至於秦漢以來，操觚之士，則一務於文，疊怪詞以爲勝，餖華章以爲高，而道之至與不至，
少不爲顧。雖卿、雄、通、愈三四大儒，其病亦未免也。”載於氏著：《五嶽山人集》，收入四庫全書
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９４册，濟南：齊魯書社 １９９７年版，據南
京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影印，卷三一，頁 ７９１（第五頁上）。
程琦撰：《萱暉堂書畫録》，香港：萱暉堂 １９７２年版，書録，“明賢翰墨册”，第 ８２ 頁下—第 ８３ 頁
上。原題作《王鏊柬一通》。又見中國嘉德 ２０１７春季拍賣會“明人尺牘册頁”圖樣。拍賣日期：
２０１７年 ６月 １９日。
王鏊嘗爲作《鐵柯説》釋其號之由來，詳參《王鏊集》，卷一四，第 ２３１—２３２頁。
同鄉、後學，成化二十三年（１４８７）進士，王鏊門生。
〔四〕　 王鏊：字濟之，號守溪，世稱震澤先生，生於景泰元年（１４５０），
蘇州府吴縣人，成化十一年進士（１４７５）。
〔五〕　 趙寬：字栗夫，號半江，生於天順元年（１４５７），蘇州府吴江縣
人，王鏊同鄉，成化十七年（１４８１）進士，吴寬門生①。
〔六〕　 承：程琦《萱暉堂書畫録》所録札文原缺此字。王鏊《弔文山遺
墨》詩題自注云：“錢世恒憲副家藏，被火。”②錢承德，字世恒，生於正統十
三年（１４４８），蘇州府常熟縣人，王鏊會試同年，成化十一年（１４７５）進士。今
據補。後參看拍賣品照片，確爲“承”字，殆無可疑。
〔七〕　 張約：字守之，蘇州府長洲縣人，張翥長子③，弘治三年（１４９０）
進士。
【考釋】
綜觀言之，本札當爲一投刺或拜訪函，具名者五人，皆南直隸蘇州府
人，得進士出身。由此推知，所欲拜訪者，當乃一同鄉前輩而具進士出身
者，疑即吴寬。吴寬亦蘇州府長洲縣人，成化八年（１４７２）進士，成化十七
（１４８１）及二十三年（１４８７）會試考官，趙寬、楊錦之座師，與拜訪者皆有同
鄉、師生、同僚關係，或有文字往還④。札中“向期十八日詣府”云云，當指拜
訪吴寬在京所居之宅邸海月菴。帖中略依年齒排序，然彼此大抵同輩，故
不甚嚴格。信末問邀張約赴宴否，蓋張氏乃張翥長子，在衆人中爲後輩，先
前或未嘗列席。細細揣摩札中語，大抵有將張氏納入團體之嘗試，而吴寬
爲在京蘇州籍官員之領袖，必不能不請示其意見。本札撰寫年份，未可考
定，而當時一衆拜訪者，未必皆已舉進士。此類燕集，除維繫同鄉情誼外，
更有壯大同籍官員在京勢力之作用，具體言之，諸多參與燕集者，後爲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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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鏊《廣東按察使趙君墓誌銘》，載於《王鏊集》，卷二八，第 ３９６—３９７頁。
《王鏊集》，卷三，第 ６７頁。
王鏊《雲南按察使進階中奉大夫張公墓誌銘》：“張公，諱翥，字汝振，世爲蘇之長洲人……男二，
長約，工部營繕司郎中。”載於《王鏊集》，卷二八，第 ３９７頁。
略舉吴寬《家藏集》所收詩文與札中人物相關者，有《丁未春試畢送吴中四進士歸省》（卷一五，
第一頁上至第一頁下，總第 １０７ 頁）、《送趙栗夫歸省》（卷一五，第二頁上至第二頁下，總第
１０８—１０９頁）、《鐵柯説》（卷四六，第十頁上至第十一頁下，總第 ４１６—４１７ 頁）、《跋文信公墨
跡》（卷五二，第十三頁下至第十四頁上，總第 ４８０—４８１頁）等。
寬、王鏊拔爲進士者，爲數不少，如本札中之楊錦、趙寬，其他尚有毛珵、陸
完等①。
【十五】 　 《致某人札》
奏疏奉往，月初又欲過孟守
〔一〕
於城外，恐執事
〔二〕
不得暇耳。如往，一
報。若過東，先示及。鏊再拜②。
【校注】
〔一〕　 孟守：疑爲孟俊。俊字世傑，陝右咸寧人，舉人，弘治二年
（１４８９）以監察御史任蘇州知府，三年以憂去，後改任鳳陽知府③。
〔二〕　 執事：未詳何人。
【考釋】
本札收信人未詳。札中提及“孟守”，疑即孟俊，弘治二年（１４８９）以監
察御史任蘇州知府，三年（１４９０）以憂去，後改任鳳陽知府。吴寬《家藏集》
有《贈孟御史序》，謂孟俊爲御史巡按畿内、蘇松等地，“風聲凜然，盜賊歛
蹟”，“憲體益振，官吏畏服”，又云“蓋予蘇人，實知君往歲所以振憲體者，大
率詳明平恕，以盡下情，不倚勢作威而已”④，可知吴寬乃以蘇州人身份評價
孟俊治績，稱許甚高。又史鑑《與王守溪修撰》：“孟府尊在郡大振綱紀，宿
猾以次剪除，小民樂業，然不克逞其志者造不根之語，士大夫又從而鼓之，
可惜也，今已丁去，爲民蠧者又肆然矣，安得復有如斯人者乎？”⑤史鑑隱居
蘇州，親見當地民情風評，故更爲可信。王鏊集中雖未見與孟俊相關之詩
文，然於其人評價、觀感，當與吴寬、史鑑一致。本札具體年份未可考定，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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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王鏊集》，卷一，《送楊尚絅、楊名甫、毛貞甫、陸全卿四進士歸省》，第 １８—１９頁。
石守謙、楊儒賓主編：《明代名賢尺牘集》（壹），臺北：何創時基金會 ２０１２ 年版，第 ８１ 頁。釋文
據同頁録出。
《蘇州府志》：“孟俊，咸寧人，舉人，成化十八年先以御史巡按蘇松，弘治二年擢知府，政尚嚴猛，
同僚相見如事上官。”（第 ２册，卷七〇，名宦三，第十五頁上，總第 ８２１ 頁）吴寬《鳳陽府重修儒
學記》：“〔孟〕侯名俊，陝右人，始以才御史出知蘇州，剛明廉愼，稱爲賢守，及以家艱去，改守於
此。”（《家藏集》，卷三八，第九頁下至第十二頁上，總第 ３２４—３２６頁）
《家藏集》，卷四一，第十三頁上至第十四頁上（總第 ３６６—３６７頁）。
《西村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１９９１年版，據《四庫全書》本影印，卷五，第 ８００頁。
大抵當作於弘治三年（１４９０）後，結合史鑑卒年，則當不晚於弘治九年
（１４９６）①。札中稱“孟守”，並非必然指孟俊知蘇州時，蓋其以憂去，後又起
任，改知鳳陽，仍可沿舊稱。札中云欲晤孟俊於“城外”，當指京師城外，蓋
王鏊、吴寬自任京官後，未曾同時歸省蘇州，甚疑乃孟俊來京辦事時，王鏊
已作探訪，後欲再訪，詢問收信者同行否，今亦未可知矣。
【十六】 　 《致某人札》
昨見李序班
〔一〕，其房直
〔二〕
止欲四十兩之數，或稍減亦可，但恐大
溢
〔三〕，且須略收拾。然不知其中如何？明日還便一觀之。鏊再拜②。
【校注】
〔一〕　 李序班：未詳其人。序班，官名，屬鴻臚寺，共五十人，從九品，
典侍班、齊班、糾儀及傳贊等事。③
〔二〕　 直：通“值”。
〔三〕　 大溢：疑乃財政用語，此處或指購房後支出高於收入。
【考釋】
本札收信者未能考定，今略作推論。細觀内文，事涉在京購置房産。
札中稱賣主爲“李序班”，序班乃鴻臚寺官名，而鴻臚寺掌朝會、賓客、吉凶
儀禮之事④，乃中央機構，故賣主其人必在京師。或曰買主即王鏊，則收信
者當爲吴寬。吴寬置宅京師崇文街之東⑤，築海月菴，首開風氣，後蘇州籍
官員多置宅此地，以便往來燕集。王鏊於成化十九年（１４８３）築共月庵，與
吴寬爲鄰⑥，取此説，則本札當作於本年。大抵王鏊欲購置房産，以吴寬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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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寬《隱士史明古墓表》：“前二年，予家居，一日，忽冒暑見過，飲冰數椀而去。又二旬而疾作。
家人進藥，俾持去，曰：‘吾治棺待盡久矣！且吾年六十三，又夭耶？’竟卒，弘治丙辰六月甲子
也。”載於《家藏集》，卷七四，第八頁上（總第 ７２９頁）。
錢鏡塘輯：《錢鏡塘藏明代名人尺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第 ２ 册，《王鏊致某人
函》，第 ６—７頁。釋文據同書第 ６册，第 ４５頁。
《明史》，卷七四，志第五十，職官三，鴻臚寺，第 １８０２頁。
《明史》，卷七四，志第五十，職官三，鴻臚寺，第 １８０２頁。
吴寬《贈周原己院判詩序》：“自予官於朝，買宅於崇文街之東，地既幽僻，不類城市，頗於疎懶爲
宜。”載於《家藏集》，卷四〇，第十四頁下至第十五頁上（總第 ３５６—３５７頁）。
吴寬《濟之作共月菴有“幸分海月菴中月”之句因足答之》、《再答》，載於《家藏集》，卷一一，第
十二頁下至第十三頁上（總第 ８４—８５頁）。
經驗，遂詢之，並請其同行參觀，以決定購置與否。王鏊性格高簡，平素不
視簿書，雖主其家，産業無所增益①，時供職翰林院，薪俸微薄，一旦置宅，不
免舉債度日，此乃當時官員常態，故札中頗爲房價猶豫再三②。或曰此乃王
鏊致某人札，爲其紹介宅邸，亦不無可能，然取此説，則無考矣。
【十七】 　 《致某人札》
披讀高文，字洗句鍊，掃去近時卑陋之習，其有柳州
〔一〕
之遺風乎？敬羨
敬羨
〔二〕。但稱獎過情
〔三〕，當之深有媿色，獨所謂“毅守禮防”
〔四〕
等語，萬一
庶幾焉，亦未敢自謂能爾也。差馳謝，餘留面盡。不宣。鏊再拜③。
【校注】
〔一〕　 柳州：謂柳宗元，因官終柳州刺史，世稱“柳柳州”。
〔二〕　 敬羨敬羨：原札“羨”字下有“之”字，當爲“敬羨”之重文號
（; ），且古人書札中多有“敬羨敬羨”之語，今釋作此。
〔三〕　 過情：語本《孟子·離婁下》：“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朱子
注：“如人無實行，而暴得虚譽，不能長久也。聲聞，名譽也。情，實也。恥
其無實而將不繼也。”④
〔四〕　 毅守禮防：來信者稱讚王鏊之語，原札未見。
【考釋】
本札撰寫年月不詳。王鏊論韓愈甚詳，而論柳宗元甚簡，乃本札最可
寶貴者。王鏊著述中直接論及柳文有二處：“文之製大率有二：典重而嚴，
敷腴而暢。文如韓、柳，可謂嚴矣。其末也流而爲晦，甚則艱蹇，鈎棘聱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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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陸粲《尚寶公墓誌銘》：“公（案，指王鏊）性高簡，其爲家未嘗視簿書。仕既隆貴，産業無所增
益。”載於《太原家譜》，卷二一，碑誌類上編，第 １９６頁。
王鏊《與秉之公書》：“在翰林時，人事往來，求文之禮，今皆無之。必識此意。故俸金償房價，尚
未完。”《王鏊集》，補遺，第 ５３８頁。王鏊於弘治四年（１４９１）陞右春坊右諭德，可視爲翰林升轉
之一個階段，時已距其置宅八年矣，猶未償清，當初猶豫之態，實情理之中。
（清）車萬育：《螢照堂明代法書》，收入程存潔主編：《容庚藏帖》第 ７７種，廣州：廣東人民出版
社 ２０１６年版，據廣州博物館藏清康熙三十二年（１６９３）車萬育刻本影印，第 ３册，王鏊書，第 ３２—
３４頁。本札一名《高文帖》。
（宋）朱熹撰：《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 １９８３年版，卷八，第 ２９３頁。
而難入。”①又：“吾讀柳子厚集，尤愛山水諸記，而在永州爲多。子厚之文，
至永益工，其得山水之助耶？子厚豐縟精絶，次山簡淡高古，二子之文，吾
未知所先後也。”②綜括而言，王鏊以爲柳州文勝處在遣詞典雅（豐縟）、工
整（精絶），而風格莊嚴。本札所謂“高文”，今雖未得窺見，然王鏊稱許此文
“字洗句鍊，掃去近時卑陋之習”，正與其評柳州文章一致。“字洗句鍊”大
抵即工整、精絶之謂，而“掃去近時卑陋之習”云云，即表揚其能復古、崇古
之謂。“稱獎過情”以下一段，來信稱譽王鏊“毅守禮防”，謂其能嚴守禮儀
法度，王鏊覆書自謙之餘，頗爲自得，此其畢生用力處，後人論其品性德行，
多著眼於此。③
【十八】 　 《致某人札》（弘治四年六月中至八月底）
鏊頓首，得六月一日書，承已到官，平善爲慰。但今年京中頗熱，嶺南
當復何似
〔一〕？懷此殊耿耿。若客邸岑寂，自是出使之常，且平生得意之日，
當不復以此爲念也。别來無任懷企，而性嬾作書，於執事似不當爾，而多事
因循，不能自強，且
〔二〕
又不得便，遂爾缺然。然故人於我，豈以是爲諫
敕
〔三〕
哉？八月中預進《實録》，蒙……
〔四〕④
【校注】
〔一〕　 似：劉崇德釋文作“以”，不確。
〔二〕　 且：劉崇德釋文漏去此字。
〔三〕　 敕：劉崇德釋文作“數”，今據字形及上下文意，釋作“敕”，於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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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王鏊集》，卷一四，《容春堂文集序》，第 ２２５頁。
（明）王鏊撰：《震澤長語》，收入《王鏊集》，卷下，文章，第 ５８０頁。
例如王鏊《自贊》：“噫嘻先生，何如其人？窮年劬書，結髮礪行，白首於道，茫然無聞者乎？……
斯人也，其量則隘，其才則庸，曾無裨補於世，所幸自潔其躬。”載於《王鏊集》，卷三二，頌贊，第
４５２頁。同時人如王守仁《太傅王文恪公傳》：“世所謂完人，若震澤先生王公者非邪？内裕倫
常，無俯仰之憾……或慕其德行，或仰其德業，隨所見異其稱，莫或有瑕疵之者。”載於《王鏊
集》，附録三，傳記，第 ７０６頁。近人如羅振玉《王文恪公畫像疏稿卷跋》：“明季吴中文章節義之
風甲於宇内，實由王文恪、吴文定諸公爲之首倡，而文恪立朝，大義尤冠絶當代，其文采餘藝亦彪
炳天壤間，每展觀遺跡，令人肅然起敬。……嗚呼！士君子立朝則繫天下之安危，在鄉里則爲後
賢之矜式。”載於氏著：《羅雪堂先生全集》，臺北：大通書局有限公司 １９８９ 年版，續編·四，貞
松老人外集，卷三，第 １７６９頁。
燕登年藏，劉崇德釋文：《明名賢書信手迹》，天津：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 ２００２ 年版，王鏊，第
６５—６６頁。釋文參考同書同頁。
爲長。
〔四〕　 劉崇德案語云：“此帖末殘，非完帙，受者亦已不知。”是也。
【考釋】
本札當撰於弘治四年（１４９１）六月中至八月底之間。札中云“八月中預
進《實録》”，考《孝宗實録》，弘治四年（１４９１）八月二十三日群臣上表進《憲
宗實録》，較札中預計稍遲；同月二十七日王鏊因與修《實録》，陞右諭德①。
札中有“今年京中頗熱，嶺南當復何似”等語，所述天氣適與《孝宗實録》所
載相合②，且知收信者時在嶺南一帶，今遂循此一線索，可稍作推論。《震澤
先生集》收《送王允常僉事之廣東》詩③，王允常即王經，允常其字也，蘇州
府長洲人，成化八年（１４７２）進士，吴寬同年。按《孝宗實録》相關記載，王經
於弘治元年（１４８８）五月十九日任廣東僉事；弘治三年（１４９０）九月十八日因
兩廣邊糧事遭彈劾，罰俸三月④。如據《姑蘇志》，則其官終廣東僉事⑤，而
何時卸任，已不可具考。然以情理推之，縱王經因彈劾事而上疏乞休，奏
疏、詔命往還需時，欲於短短數月内得允，恐非易事；設曰弘治四年（１４９１）
時，其尚在廣東僉事任上，當合情理。另據《孝宗實録》，官員名“王經”者尚
見數例，然細考各條，皆非允常其人，蓋同名之例甚多，不足爲怪。如成化
二十三年（１４８７）二月，同名“王經”者以直隸廣平府同知改任山東僉事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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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弘治四年八月丁卯（二十三日）”條：“上御奉天殿，監修官太傅兼太子太師英國公張懋、總裁官
少傅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劉吉等率纂修等官上表，進《憲宗純皇帝實録》，上起立
受之表。”又“弘治四年八月辛未（二十七日）”條：“〔陞〕侍講劉戩、王鏊俱右諭德。”（卷五四，第
１０６０、１０６７頁）
“弘治四年四月乙丑（二十日）”條：“上以天氣炎熱，特敕司禮監太監韋〔泰〕同三法司等官審録
罪囚。”（卷五〇，第 １００３頁）
詩云：“椰業桄榔五嶺南，使君曾此駐帷襜。法冠直指新峨廌，包匭生黎舊貢蚺。不信鰐魚還作
惡，只應泉水便名廉。殊方風土須珍重，莫爲溪山久滯淹。”見《王鏊集》，卷二，第 ２９頁。
“弘治元年五月壬午（十九日）”條：“陞山西按察司僉事蕭謙爲福建按察司副使，大理寺右寺副
王經爲廣東僉事。”（卷一四，第 ３４５頁）“弘治三年九月丁卯（十八日）”條：“刑科給事中季源等
查盤兩廣邊糧，劾布政司參議江英等，監臨管總理職命。英及見任僉事黄鑰、陸遠、王經、知州王
淮、湖廣按察司陶魯各停俸三月。去任都御史宋旻等免究。”（卷四二，第 ８７３頁）
《（正德）姑蘇志》：“王經，允常，評事，大理寺副、寺正，廣東按察、僉事。”（卷六，科第表下，進
士，成化八年壬辰榜，第四十六頁上至四十六頁下）
《憲宗實録》“成化二十三年二月庚寅（二十日）”條：“陞……直隸廣平府同知王經……俱爲按
察司僉事……經山東。”（卷二八七，第 ４８５５—４８５６頁）
至弘治六年（１４９３）正月二十七日以“年老未滿六十”之例復留①，此非允
常，判然可知。然取此説，或嫌曲折彌縫，推之太過，且札中語猶多未有著
落處，今姑存於此，俟之後證。本札頗見王鏊當時心境，“多事因循，不能自
強”云云，或因居京師，拘於吏事世務，時兼負修撰《實録》、侍講經筵等
職②，且嶺南地遠天遥，遂疏於答書。
三、結　 　 語
本文輯録王鏊存世佚札十八封，各附校注、考釋如上。綜觀言之，佚札
爲研究材料之一種，常不免零碎之譏，可謂竹頭木屑，苟能集而掌之，取證
於文集、史籍等，考定年月、稱謂、紀事，於研究對象之日常生活、交遊等，當
可得更深入之了解；凡不能考定者，輔以旁證，間下推論，雖未得定爲一説，
庶使讀者稍識書札之大意，略與本集詩文互爲發明。
後記：本文佚札凡取自手稿者，多行草之屬，識辨不易，業師汪春泓教
授、明柔佑博士及藝友尹孝賢、鄧卓然二兄時復教正，共相磋跎，並承蒲帥
師兄代爲校正訛誤若干。自感學力淺陋，所注所釋固不足爲定説，數易舊
稿，誠不免傅孟真先生“一旦寫成，轉覺可疑”之嘆，今草成如上，祈就正於
大雅方家。香港嶺南大學圖書館、香港中央圖書館藝術資源中心、香港大
學馮平山圖書館、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特藏閲覽室諸職員於查閲材料過程
中，助力甚大，今一併誌謝。
程益丹
嶺大伍絜宜堂螢火庵燈下
二零一九年三月八日追記
（作者單位：香港嶺南大學中文系〔碩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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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弘治六年正月癸巳（二十七日）”條：“吏部奉旨疏上考退，復留方面府州縣等官共五十八員，内
山東僉事王經、建寧知府劉璵、銅仁知府堯卿俱年老未滿六十者……上曰：‘各官既存留，宜俱用
心治事，毋再致人議。’”（卷七一，第 １３４１頁）
《王鏊年譜》，“弘治二年己酉（１４８９）”條，第 ３８—３９頁。
附圖：部分王鏊手稿
一、《致徐源札》
二、《致劉布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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